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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國王錢弘俶造阿育王塔

王鍾承

國立故宮博物院

登錄保存處

提　　要

阿育王塔的傳說與信仰引發五代吳越國王錢弘俶分別於乙卯（955）和乙丑年

（965）鑄造為數甚多的〈八万四千寳塔〉，因為在佛教的國度裏，自印度傳來的

八萬四千塔帶有濃厚神異傳說的色彩，造就了各地阿育王塔信仰的流傳，鄮縣阿育

王塔即為流傳在中土的十九座之一，錢弘俶造塔不僅僅只是遙效印度孔雀王朝的阿

育王布散舍利塔於各地，更是近仿轄區內信仰鼎盛的鄮縣阿育王塔。它感應的靈驗

事跡與傳說使其受到無比的重視和崇敬，其重要性自七世紀中葉以來的文獻中已然

清楚呈現；僧俗頂禮崇拜，連王室也不例外，其熱衷的程度於史皆可得證。本文試

圖呈現阿育王塔信仰在十世紀的一個片斷，說明錢弘俶造塔的舉動使得原本就具有

許多信眾的信仰再度散發出熱力，不但延燒至吳越各地和日本，甚至還延續至今。

首先以現存的錢弘俶所造之塔為基礎資料，尋覓其可能的來源，以便理解該塔其實

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不論是從塔的形制，或者是塔身上的圖像來看，雖然似

乎都遙指其源頭為西域，但是在中土亦不乏其前例。其次則是探索其造塔的動機，

或許地緣之便、家族崇佛傳統和孝親之表達都是令他發願造塔之因。此外，將印製

的經典藏於塔中更提升塔的宗教意義。

關鍵詞：五代、吳越、錢弘俶、鄮縣、阿育王塔、劉薩訶、金塗塔、寶篋印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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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傳說征戰多年、殘暴成性的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Aśoka，約西元前 268-232

年在位）晚年皈依佛教，由於虔心懺悔，欲建舍利塔，故將原本八王分佛舍利所建

的塔打開七座，取出舍利，並分為八萬四千份，令鬼神於一日之間分送世界各地起

塔供養。1這個兼具代表釋迦牟尼佛和法身象徵意義的阿育王塔自然也在中土發現

其蹤跡，2祥瑞神異的靈驗事跡層出不窮、常見聽聞，甚至到了唐麟德元年（664），

長安西明寺僧道宣將其集錄成《集神州三寶感通錄》（以下簡稱為《感通錄》）的

第一卷，記載至少十九處阿育王塔的位置和其相關感應之事跡。3而《感通錄》首 

先提到的就是「會稽鄮塔」（位於今浙江寧波），4它不但是最早自地涌現的塔，並建

造大木塔和寺院加以保護與供養，而且一直到七世紀中葉，也就是釋道宣在撰寫成

書之前，感應之事仍不斷發生，遠近之僧俗也因此益加崇信。5阿育王塔的信仰不

但深深地烙印在當地的信徒心中，也令京師長安的僧人得聞傳說，進而撰寫專文

以記之。八世紀下半葉，唐僧鑑真（688-763）及其弟子等人在前往日本傳法的途

1  有關阿育王生平的漢譯經典頗多，主要的有西晉安法欽所譯的七卷《阿育王傳》，詳見《大正
新脩大正藏》（以下簡稱為《大正藏》），第 50冊，頁 99上 -131上；僧伽婆羅譯於梁天監十一
年（512）十卷的《阿育王經》，詳見《大正藏》，第 50冊，頁 131中 -170上和求那跋陀羅譯，
《雜阿含經》，卷二十三，《大正藏》，第 2冊，頁 161下 -165中。至於阿育王的相關研究，請
參考釋印順，《佛教史地論考》，頁 72-129；John S. Strong, The Legend of King Aśok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Aśokāvadāna.此外，各地起塔供養的記載實不勝枚舉，西行漢僧的記述都會提
及印度各聖地的阿育王塔，例如法顯（337-422）所撰的《高僧法顯傳》（詳見《大正藏》，第
51冊，頁 857上 -865下）以及玄奘口述，釋辯機筆受之《大唐西域記》（成書於西元 646年，
詳見《大正藏》，第 51冊，頁 868下 -947下）等。

2  有關佛塔的意義及其信仰起源請見李玉珉，〈中國早期佛塔溯源〉，頁 76-79。在中原現存最早
相關的阿育王塔之記載應是由南朝梁慧皎（497-554）和北齊史家魏收（505-572）所記錄的，
分別說明南朝的丹陽、會稽和吳郡等地有阿育王塔像，而北朝的「雒陽、彭城、姑臧、臨淄」
也皆承繼阿育王所分送的舍利塔，進而建寺供養，詳見釋慧皎，《高僧傳》，卷十三，頁 409
中 -410上；魏收，《魏書．釋老志》，頁 101中 -下。

3  釋道宣（596-667）因於「弱冠極力護持專精，克念感舍利現於寶函。」對於舍利之事必然特別
注意，蒐集各地感通的神跡，並撰寫而成《感通錄》，其傳記請見《宋高僧傳》，卷十四，頁
790中 -791中。《感通錄》共分三卷，首卷就是專門講述舍利塔神瑞之事，詳見《大正藏》，第
52冊，頁 404上 -412下。此外，釋道世於總章元年（668）所撰寫的《法苑珠林》卷三十八也
有極為相似的內容，詳見《大正藏》，第 53冊，頁 585上 -591上。

4  根據學者的研究認為在早期文獻之中，江蘇丹陽長干寺塔的地位應是處於最高的，但因後來該
寺遺失了舍利，它重要性的地位便開始逐漸降低，致使七世紀以後的文獻將鄮縣阿育王塔的地
位提升至第一位，詳見 Alexander C. Soper,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 
III – Japanese Evidenc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Iconography of Chinese Buddhism,” pp. 
671-672.

5  此外，貞觀十九年（645）敏法師率眾至阿育王寺講經說法，夜半有人見梵僧百餘人繞塔經行，
見者怪之，然寺僧卻回應說此乃常見之事，不足為怪；又永徽元年（650）有僧俗半夜聽到金
剛般若的誦讀聲，亦應屬神授之事，以上內容詳見釋道宣，《感通錄》，卷上，頁 40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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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海象凶險而滯留於鄮縣阿育王寺，得幸瞻仰該寺的阿育王塔；而在鑑真等人

離開該地、再度出發前往日本之前，他不但慎重其事地率領門徒等三十餘人「辭

禮育王塔」，6甚至還攜帶「阿育王塔樣金銅塔一區」前往日本。7五代的吳越國時 

期，該信仰達到另一個高峰，吳越國的王室成員皆對阿育王塔十分尊崇，8尤以末代

國王錢弘俶（929- 988）為最。

列入 2001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的雷峰塔遺址出土一件令人驚歎的銀阿育

王塔（圖 1），9雖然完整無損的它並沒有鑄刻任何的造像銘記，但無論是從其形制、

或是塔身上的圖像來看，皆與吳越國王錢弘俶於乙卯年（955）和乙丑年（965）

效法阿育王所造的〈八万四千寳塔〉（塔之遺存舉例請見圖 2、圖 3，以下簡稱為

〈錢弘俶塔〉）同出一源。而目前遺存的〈錢弘俶塔〉數量就有數十件之多（詳見表

1），大多都瘞埋在寺院塔基下的地宮和天宮之中。10這些塔即是後來所俗稱的〈金

塗塔〉， 11又因於塔中藏有印製的《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以

6  詳見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頁 989中 -990上。
7  同上註，頁 993中。
8  吳越國的開國國王錢鏐（852-932）於貞明二年（916）命其弟前往明州鄮縣阿育王寺，將「釋
迦舍利塔」迎請至杭州，並建浮圖於城南供養，請參見范坰、林禹，《吳越備史》，卷二，頁
532。有關錢氏家族崇佛的研究請見小川貫弌，〈錢氏吳越國の佛教に就て〉，頁 45-65。

9  有關此銀塔的出土報告和照片請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峰塔遺址》，頁 124-133。由
於歷代文獻和出土實物皆已證實雷峰塔是錢弘俶為了奉安「佛螺髻髮」所造的塔，前者如《淳
祐臨安志輯逸》卷五、《咸淳臨安志》卷八十二，和《武林梵志》卷三等皆早已記述雷峰塔是
錢弘俶所造，詳見施諤，《淳祐臨安志輯逸》，卷五，頁 720-721；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
八十二，頁 873-874；吳之鯨，《武林梵志》，卷三，頁 48-49。後者則以該遺址出土一項與建造
雷峰塔同時期的鐵證，即一方《華嚴經跋》殘碑，詳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峰塔遺
址》，頁 41，圖 83。雖然該碑殘損嚴重，但是仔細比對此經跋所遺存下來的內容與上述文獻的
內容所差無幾，正可以作為殘碑的補充，茲將「錢俶造雷峰塔記文」抄錄於附錄一；而該文的
解讀請見路秉杰，〈雷鋒塔創建記─關於吳越王錢俶所書雷鋒塔跋記的解讀〉，頁 1-5。

10  有關列舉至今所發現的〈錢弘俶塔〉之研究，詳見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
12-19和〈雷峰塔天宮出土的銀阿育王塔─兼談吳越國王錢（弘）俶造八萬四千塔與藏經〉，
頁 15-18。但其中有數件阿育王塔，如溫州市博所藏的漆阿育王塔（表 2，序號 19）雖然與鐵
製的〈錢弘俶塔〉同出於一個遺址，詳見溫州市文物處、溫州市博物館，〈溫州市北宋白象塔
清理報告〉，頁 3-4，圖 3、圖 4。而其尺寸、形制和圖像與雷峰塔地宮出土的銀鎏金〈錢弘俶
塔〉十分相似，但卻沒有明顯的證據直指是錢弘俶所造；又如金華萬佛塔地宮出土的四座鐵塔
之一（表 2，序號 15），因其外形與其他鐵塔差異太大，反而與銅塔的外形雷同，詳見黎毓馨
主編，《天覆地載─雷峰塔天官阿育王塔特展》，頁 134、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省博物館典
藏大系 ·東土佛光》，頁 167上。雖然萬佛塔可能早在唐代就曾建造，但因其塔基龍宮（地宮）
的石板出現嘉祐七年（1062）之紀年銘，詳見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金華市萬佛塔塔基清
理簡報〉，頁 41-47。可見分別鑄於乙卯和乙丑年的〈錢弘俶塔〉極有可能是當時蒐集而來的，
進而瘞埋於萬佛塔之中，而上述的鐵塔極有可能並非錢弘俶所造，故筆者皆未將其列入計算。

11  該名稱的首次出現應是出自於南北宋之際周文璞的記載，即「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塗
塔，我疑此塔非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文見周文璞，《方泉詩集》，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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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為《寶篋印經》），12故亦可稱之為〈寶篋印塔〉。

〈錢弘俶塔〉的造形頗為特殊，許多學者的研究皆指出，不論是其形制，或是

圖像，它皆與鄮縣阿育王塔有著極為密切的臍帶關係。13鄮縣阿育王塔所在的位置

是現今寧波阿育王寺之中，該寺至少尚有一件木雕〈阿育王塔〉，14和一件銅製的

〈阿育王塔〉（圖 4）。15從圖片上來看，圖 4阿育王塔的形制和圖像與〈錢弘俶塔〉

如出一轍，兩者之間的關係實無需贅言。本文擬探討〈錢弘俶塔〉的信仰內容與其

淵源，16以及此塔圖像所含的特殊典故和意義。17

〈八万四千寳塔〉雖然只是一個虛數，但其數量也頗為可觀，而這一位吳越國

的末代國王為何對於造阿育王塔如此地熱衷，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他發願供養的

呢？又為何其中藏有印製的《寶篋印經》？而此造塔之舉對當時和後世又有什麼

影響呢？由於以上的議題皆曾出現在各別的研究之中，18卻少見對錢弘俶造塔的整 

體關照，此乃本文所欲探究的部分。不過，中土阿育王塔信仰的發展雖然時間甚長

且富於變化，但本文僅討論錢弘俶所造的阿育王塔，就教於方家。

12  該經收入《大正藏》，第 19冊，頁 710上 -712中。
13  凡研究涉及〈錢弘俶塔〉者皆強調與鄮縣阿育王塔的關係，如小野玄妙，《仏教の美術及び歷 
史．第五篇．第五章　吳越王錢弘俶造金塗塔私考》，頁 623-626；A. C. Soper, pp. 641-645；
村田治郎，〈中華における阿育王塔形の成立〉，頁 362-376；岡崎讓治，〈銭弘俶八萬四
千塔考〉，頁 112-114；関根俊一，〈銭弘俶八萬四千塔について〉，頁 16-17；閻愛賓、
路秉杰，〈雷峰塔地宮出土金塗塔考證〉，頁 20；王力，〈寶篋印經塔與吳越國對日文化
交流〉，頁 28；金申，〈吳越國王造寶篋印阿育王塔〉，頁 125-126；小泉惠英，〈中国
仏教美術史にみる阿育王信仰〉，頁 246-247；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
25-26；岡本智子，〈第 3章　中国の宝篋印塔と日本の宝篋印塔〉，頁 89-94。

14  文見金申，〈吳越國王造寶篋印阿育王塔〉，頁 128。
15  至少有兩篇研究提及該塔，詳見 A. C. Soper, p. 644 and Fig. 1；閻愛賓、路秉杰，〈雷峰塔地宮
出土金塗塔考證〉，圖 5。

16  該塔形制溯源的研究分別從文獻資料和現存作品著手，如 A. C. Soper, pp. 650-662；岡崎讓
治，〈銭弘俶八萬四千塔考〉，頁 112-114；関根俊一，〈銭弘俶八萬四千塔について〉，頁 15-
19、〈宝篋印塔形の成立について〉，頁 67-74；閻愛賓、路秉杰，〈雷峰塔地宮出土金塗塔考
證〉，頁 20-22；金申，〈吳越國王造寶篋印阿育王塔〉，頁 125-133；小泉惠英，〈中国
仏教美術史にみる阿育王信仰〉，頁 246-247。

17  圖像的識別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詳見小野玄妙，《仏教の美術及び歷史．第五篇．第五章　
吳越王錢弘俶造金塗塔私考》，頁 628-638；A. C. Soper, pp. 647-657；岡崎讓治，〈銭弘俶八萬
四千塔考〉，頁 118-120；関根俊一，〈銭弘俶八萬四千塔について〉，頁 16；黎毓馨，〈阿育
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 17-18和 66-69；黎毓馨，〈雷峰塔天宮出土的銀阿育王塔─兼
談吳越國王錢（弘）俶造八萬四千塔與藏經〉，頁 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峰塔遺 
址》，頁 124-133；戈思明主編，《雷峰塔─秘寶與白蛇傳奇展》，頁 62-67。

18  同註 13諸位學者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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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錢弘俶塔之遺例

吳越國王錢弘俶將其所造之塔「布散部內」，19在其統轄的各地起塔供養，20但

自十二世紀上半葉起，出土的〈錢弘俶塔〉便時有所聞，最早的記錄是南宋紹興

（1131-1162）初年，在會稽（舊屬越州，今浙江紹興）的善法院中，「掊地得金塗銅

塔」，21南宋詞人姜夔（約 1154-1221）也曾藏有一座金塗塔，22而明（1368-1644）、

清（1644-1912）兩代亦時有〈錢弘俶塔〉的發現，23此外，也有學者出版附有〈錢

弘俶塔〉拓本的金石著錄。24

近年來，江、浙、閩等各地出土不少〈錢弘俶塔〉，表 1是筆者目前所蒐集到

的資料，一共四十六件，分別由銅、鐵和銀製成，前二者可能是因為需要有效率地

複製為數不少的金塗塔之故，以分鑄法和焊接的方式製作，而後者則是以錘鍱方式

完成。銅製塔三十二件，除了其中三件未能查到是否在塔的內壁有銘文之外， 25其 

餘的皆鑄有「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寳／塔乙卯（955）歲記」四行

十九字的銘文（如圖 5），而每一座塔內的銘文下方亦各另有一字，如「化」、

「安」、「仁」、「向」、「乙」、「人」、「全」、「金」、「大」、「了」、「尔」、「小」、「三」、

「己」、「一」、「万」、「德」、「保」、26「六」等字，27重覆者少，極有可能是為因應大量

複製所需而作的記號。28鐵製塔十二件，但其中兩件出土於河南鄧州福勝寺地宮的

19  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三，頁 394下。
20  目前考古出土地點所涵蓋的吳越國轄地有蘇州、秀州、杭州、越州、明州、台州、婺州、溫
州、福州等地，請見表 1，或參黎毓馨主編，《地涌天寶─雷峰塔及唐宋佛教遺珍特展》，頁
176。

21  施宿等撰，《（嘉泰）會稽志》，卷七，頁 130。
22  由於姜夔曾在他的書房將塔示於周文璞，並禮拜之，而後者作詩以紀之，詳見周文璞，《方泉
詩集》，卷二．堯章金銅佛塔歌，頁 5-6。

23  明代中憲大夫顧玉柱墓在江蘇常熟（舊屬蘇州）營建時，掘得錢弘俶所造之阿育王塔一座，詳
見程嘉燧，《破山興福寺志》，卷二，頁 97-98。又清代前期的桐鄉（舊屬秀州，今浙江崇德）
金德輿（1750-1800，號雲莊）和山陰（舊屬越州，今浙江紹興）陳廣寧（約 1764-1813，號默
齋）也都曾持有金塗塔，詳見阮元編，《兩浙金石志》，卷四，頁 526。

24  金石著錄如清代張燕昌（1738-1814）所編的《金石契》，馮雲鵬、馮雲鵷（活動於十九世紀）
所編著的《金石索》，以及錢泳（1759-1844）所著的《金塗銅塔攷》（該書現藏於上海圖書館）
等。

25  詳見表 1，序號 17、30、32。
26  以上之鑄文在表 1的「銘文」欄皆有資料可尋。
27  這個「六」字鑄文的塔並未在筆者所蒐集資料之列，此字之來源見黎毓馨，〈雷峰塔天宮出土
的銀阿育王塔─兼談吳越國王錢（弘）俶造八萬四千塔與藏經〉，頁 16。

28  岡崎讓治，〈銭弘俶八萬四千塔考〉，頁 1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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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是否屬於錢弘俶所造的，似乎無法下定論，因為早期所發表的圖版不甚清楚，29 

僅能判斷塔身和台座的比例可能與其他的不同；同時，台座尺寸與其他鐵製者相

距頗大，似乎並非同時所為之作。30此外，鐵製塔座原本皆有底板，然由於年代

久遠，有些恐已佚失，但仍有不少現存的塔帶有底板，其上鑄有四行二十三字的

紀年銘文，全文為「吳越國王俶／敬造寳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養，時乙丑

（965）歲記」（如圖 3-2）。銀製者二件，31皆出於雷峰塔遺址，即分別瘞埋於地宮和

庋藏於天宮之中，雖然銀塔皆無紀年銘文，但是雷峰塔提供了參考的年代，也就是

地宮之設置不晚於壬申年（972）和其塔身竣工的年代應在太平興國二年（977）

二月至三月之間。32以目前遺存來看，〈錢弘俶塔〉的製作至少有三次，即乙卯年

（955）所造的為第一批，乙丑年（965）為第二批，而雷峰塔出土的銀塔為第三批。

三種材質的〈錢弘俶塔〉雖然尺寸有些微的不同，33但是其形制卻有著極高 

的相似性，皆為方形的單層塔，即以飾有坐佛的正方形台座為基座，其上為四面開

拱形龕並各作一本生故事圖像的塔身，塔身四隅飾以金翅鳥；塔頂正中為帶有相

輪和寶珠的塔剎，四隅則各立有山花蕉葉，其上飾以天王像或佛傳故事的浮雕。34 

〈錢弘俶塔〉應受到鄮縣阿育王塔極深的影響，不僅僅只因轄區地緣之故，還有錢

氏家族與鄮縣阿育王塔原本就具有極深的淵源（後詳）；此外，另有一個非常重要

的因素，即以鄮縣阿育王塔作為「塔樣」典範的臍帶關係（後詳），它們不論是方

型塔的形制，或是圖像的組合皆甚為特殊，以下試圖經由這兩方面的探討，對〈錢

弘俶塔〉作一粗淺的認識。

（一）形制

早在七世紀中葉的文獻中，描述鄮縣阿育王塔為「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

29  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市福勝寺塔地宮〉，圖 6、圖 20。
30  由於筆者無緣目驗這兩件文物，而雖然原本資料顯示它們應是藏於河南博物院，但感謝該院研
究員王景荃先生查證，得知該院並沒有典藏此二件文物，故尚待證實。

31  出土報告請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雷峰塔遺址》，頁 66-67、124-133。
32  請參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宮發掘簡報〉，頁 26-27；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編，《雷峰塔遺址》，頁 181-182。

33  有些塔因後世塔剎佚失，或藏家自行增補台座或塔剎，使得該件塔之高度與原作不同，也才會
出現列表中塔的高度相差甚多。但在仔細目驗比對許多原作之後，筆者以為現遺存的作品高
度已無法呈現原作的高度，然不會改變的是其台座的邊長，即三種材質的塔應各有其一定的尺
寸，銅製者台座邊長約 8公分見方、鐵製者約 10公分見方和銀製者約 12公分見方。

34  銅塔山花蕉葉上的圖像為天王像，而在鐵塔和銀塔山花蕉葉上的圖像則為多幅的佛傳故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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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窓子」，35是一座方形、36帶有塔剎、四面開龕的塔，其

形制的特徵大致頗為符合〈錢弘俶塔〉；其後記述雖有「似西域于闐所造」，不過在

于闐的佛教遺存中，未見類似樣式，我們一方面期待未來的考古發掘可以提供解惑

的材料；另一方面試圖從中土覓得一些線索。

的確，誠如學者所研究的，37方形佛塔經常出現在中土的各式造像之中，不論

是立體的塔，或是石窟壁上的浮雕、壁畫，早在北魏（386-534）時期就常見仿造

多層漢式建築形式的方塔，塔身開龕，安置尊像式的佛像，而台座則多飾供養人，

例如北魏天安元年（466）銘的曹天度造九層石塔（圖 6）、 38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

一一窟南壁的佛塔（圖 7）等。這種形式的塔一直到了北周（556-581）的敦煌莫高

窟第四二八窟西壁的壁畫（圖 8）仍然延續著。不過，這舖壁畫出現了戲劇性的變

化，因為塔身開龕的造像除了繪製尊像式的佛像之外，還表現敘事性的情節，就是

將故事凝結於悉達多太子自摩耶夫人右脇出生的時刻，呈現樹下誕生的佛傳故事，

這種圖像的表現與〈錢弘俶塔〉的本生故事（下詳）有著殊途同歸之感。39相對於

邊陲敦煌沿襲著多層方塔的傳統，北齊（550-577）中原出現不少單層的方塔，例

如河北磁縣南響堂山石窟第一窟南（左）壁東側的浮雕石塔、 40河南安陽寶山靈泉

寺的道憑法師雙石塔（圖 9）等，甚至許多造像碑的背光上也會出現這樣單層塔的

浮雕。41這種方形開龕的塔流行的時間非常長，甚至到了唐代（618-907）也依然

盛行不墜，除了敦煌遺存不少繪有類似塔的壁畫之外，42河南安陽寶山保存許多初 

35  釋道宣，《感通錄》，卷上，頁 404中；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頁 585中。
36  立於鄮縣阿育王寺由唐代萬齊融所撰的〈大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亦提及鄮縣的阿育王塔為
「方壇」，碑文收於王昶，《金石萃編》，卷一百八．唐六十八，頁 345-349。碑文內容撰寫的年
代為唐開元二十六年（728），但碑石損毀，後來於大和七年（833）再依抄本刻成石碑，立於
寺中。

37  有關形制之溯源，請參考村田治郎，〈中華における阿育王塔形の成立〉，頁 369-375；
関根俊一，〈宝篋印塔形の成立について〉，頁 67-74、〈銭弘俶八萬四千塔について〉，頁 17-
19；金申，〈吳越國王造阿育王塔〉，頁 49-51、〈吳越國王造寶篋印阿育王塔〉，頁 129-
133；小谷仲男，〈宝篋印塔隅飾りの源流〉，頁 50-60；A. C. Soper, pp. 653-662.

38  此件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歸還的文物之一，現存於臺北的國立歷史博物館，而該塔的塔
剎未曾離開原址（山西朔縣崇福寺彌陀殿），現存於朔縣文物保管所，整件塔有舊照片可以為
證，詳見史樹青，〈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圖 6。

39  関根俊一，〈銭弘俶八萬四千塔について〉，頁 17。
40  圖版請參考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響堂山石窟─河北河南省境における北齊時代の石窟寺 
院》，圖版 11A。

41  相關的造像之例實不可勝數，例如 1996年山東青州龍興寺所出土的一大批造像，許多都有單
層塔的浮雕出現在造像碑之上，其製作年代自北魏至北齊之間，詳見青州市博物館編，《青州
龍興寺佛教造像藝術》，圖 17、35、41、195、198、199、202等。

42  有關列舉許多自北朝到西夏相關的塔之研究，詳見蕭默，《敦煌建築研究》，頁 16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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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尼灰身塔的摩崖造像，如七世紀中葉的聖道寺比丘尼智海法師灰身塔（圖

10）。43此外，陝西臨潼慶山寺出土一件十分有趣的釋迦如來舍利寶帳（圖 11），雖

然其名稱不同於「塔」，但它與「塔」造作的目的相同，即其內藏有舍利。不論是

從形制上來看，此件八世紀上半葉的寶帳具備了斗形的頂蓋和方形的主體，或者是

從裝飾意圖來說，它主體的四面各有佛傳故事或本生故事圖像的呈現，都說明這件

寶帳與〈錢弘俶塔〉之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錢弘俶塔〉最引人熱烈討論的外型就屬塔頂四隅的山花蕉葉，許多學者都將

其源頭遠溯至西域以外的區域，44甚至有學者指出它具有中亞粟特文化的因素。45 

誠然，以天水隋唐墓出土石棺床屏風所雕鑿的建築式樣（圖 12）來說，斗形頂上

飾有山花蕉葉的特徵頗為符合單層佛塔建築的特點，好像可以將山花蕉葉的源流指

向中亞的建築，但是孫機所舖陳的文獻卻多是隋唐時期的，在時間的序列上似乎稍

遲一些。46而吳慶洲卻提出在東漢（25-220）武梁祠的畫像石（圖 13）中，就已經

出現具有山花蕉葉的建築形式，它應是「由中國屋蓋脊飾演變而得」。47順著這條

脈絡下來，自北魏以來，帶有山花蕉葉裝飾的塔就不足為奇，例如曹天度造九層石

塔的塔剎、48和以上所舉北朝至唐代各式塔例的塔剎都帶有山花蕉葉的裝飾，它們 

本土的源流的確可以溯及至東漢建築的屋蓋脊飾。49儘管山花蕉葉更早的源流仍未

完全明朗，但它在中土的建築史上，出現的時間應該不會晚過於東漢，而其後也裝

飾著同樣是建築形式之一的塔，並延續很長的時間。此外，北齊南響堂山第七窟的

立面（圖 14-1）就像一個大型的單層塔一般，立面門頂便是具有山花蕉葉的外形，

頂的正中央有一正面的金翅鳥（圖 14-2），窟口兩側立有護法的力士像。山花蕉葉

43  在此僅舉一例，然隋至初唐塔的摩崖造像實不勝枚舉，請見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寶
山靈泉寺》，圖 80-172。

44  許多學者提出其原型來自於西域以及西域以外的主張，詳見諸位學者對〈錢弘俶塔〉溯源之前
註，例如金申將其原型之探索延伸至希臘羅馬時期，小谷仲男認為可能源於西亞的傳統，和
Alexander C. Soper甚至更大膽提出山花蕉葉的造形極有可能是從塔的平頭（harmikâ）發展而
來的，且與拜火教有關。

45  孫機，〈我國早期單層佛塔建築中的粟特因素〉，頁 425-433。
46  同上註，頁 427-429。
47  吳慶洲，〈中國佛塔塔剎形制研究（上）〉，頁 22。
48  曹天度造九層石塔的塔剎一直保留在原地，即山西朔縣崇福寺，圖版請見《國立歷史博物館館
藏精選 14》，http://digital.nmh.gov.tw/14highlights/index.html。

49  吳慶洲，〈中國佛塔塔剎形制研究（上）〉，頁 22-28。再者，是否正如梁思成所思考的，東漢
建築的脊飾發生時期是否應該早於「漢代以前」？詳見梁思成，〈漢代的建築式樣與裝飾〉，頁
269-270。東漢的脊飾可否如諸位先進的研究一般，探源至西域以外的地區？其答案尚待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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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翅鳥都是護持佛舍利和佛塔的裝飾， 50而如同前所述，單層的方塔在北齊也屬

異軍突起之形制，都這些都是〈錢弘俶塔〉的組成元素，可以想見六世紀對於形塑

阿育王塔的原型是一個重要的時機。51

（二）圖像

除了台座上的坐佛和山花蕉葉上的天王像或佛傳故事之外，52最受矚目的是塔

身的圖像。它四面開龕的圖像很早就引起學者的注意並加以辨識，但至今仍未有共

識。53在四個本生故事的圖像之中，兩個較無爭議，其一為尸毗王割肉貿鴿變相， 54

圖像特徵為一位手持天平秤之人，和主尊右手捧鴿（圖 1-2），表達尸毗王捨身救鴿

的慈悲；其二為月光王捐捨寶首變相，55由於在故事中有一位關鍵性的人物，就是在

月光王一千次的輪迴中，每次見證祂捐捨寶首的樹神，因此「樹」成為重要的圖像

特徵，再加上主尊曲膝面向一位作砍頭狀之人，和另有一位伸手接寶首狀的胡跪者

（圖 1-5），這些圖像特徵所指涉的變相應毫無疑慮。另外兩個圖像即一是主尊立像

手持尖器作刺頸狀之龕像（圖 1-3），另一為主尊採坐姿之龕像（圖 1-4），由於它們

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也就是皆有動物環繞在主尊之前， 56而其他的圖像特徵又不甚

明顯，想要辨認確切的故事就比較難以下定論。若以前者而言，似乎可定為摩訶薩

埵捨身飼虎的本生故事， 57因為主尊手作刺頸之狀和動物在其側之場景，可能想要

50  小谷仲男認為山花蕉葉不僅僅只是裝飾物而已，因為它立於塔頂的位置，同時也具備了保護佛
舍利和佛塔功用，詳見小谷仲男，〈宝篋印塔隅飾りの源流〉，頁 58-59。

51  Soper也認為六世紀是阿育王塔傳入中土的重要時機，詳見 A. C. Soper, pp. 661-662.
52  佛傳故事的辨認請見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 17-18、〈雷峰塔地宮出土的純
銀阿育王塔〉，頁 107。

53  最早的研究者是小野玄妙，他認為圖像應為尸毗王變、薩埵太子投崖飼虎變、施眼變、月光王
捐捨寶首變（以下討論的圖像順序皆以繞塔之順時鐘方向為基準），詳見小野玄妙，《仏教の美
術及び歷史．第五篇．第五章　吳越王錢弘俶造金塗塔私考》，頁 633-638；其後，Soper也持
同樣的看法，詳見 A. C. Soper, pp. 652-656；一直到岡崎讓治同意小野玄妙的看法之前，又有不
同的討論，詳見岡崎讓治，〈銭弘俶八萬四千塔考〉，頁 118-120；以上的研究者應該都是針對
銅製的阿育王塔作圖像的辨認。此外，自從銀阿育王的出土，由於它的圖像較為清楚，又有學
者判別其圖像應為尸毗王割肉貿鴿、薩埵太子捨身飼虎、薩埵太子捨身飼虎、月光王施首，也
就是認為應有重覆主題的圖像，即四面龕像只有三個本生故事的題材，詳見岡本智子，〈第 3
章　中国の宝篋印塔と日本の宝篋印塔〉，頁 93-94。

54  此變相是出於尸毗王本生故事，而許多佛經皆有相關之陳述，例如《賢愚經》，卷一，頁 351
下 -352中；《菩薩本生鬘論》，卷一，頁 333中 -334上；《大莊嚴論經》，卷十二，頁 321上 -323
下；《眾經撰雜譬喻》，卷上，頁 531中 -531下；《六度集經》，頁 1中 -1下。

55  此變相是出於月光王本生故事，而許多佛經也有相關之陳述，例如《賢愚經》，卷六，頁 388
中 -390中；《菩薩本緣經》，卷中，頁 62下 -64下；《六度集經》，頁 2中 -2下。

56  岡本智子就是因為主尊前的動物，故認為此二龕像都應是表達摩訶薩埵本生故事，詳見岡本智
子，〈第 3章　中国の宝篋印塔と日本の宝篋印塔〉，頁 93-94。

57  此摩訶薩埵捨身飼虎的本生故事在許多佛經中皆有相關之陳述，如《菩薩本生鬘論》，卷一，
頁 332中 -333中；《賢愚經》，卷一，頁 352中 -353中；《菩薩投身飴餓虎起塔因緣經》，頁
424中 -428上；《六度集經》，頁 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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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薩埵太子以乾竹、或是利木刺頸，將自身的血餵食奄奄一息的母虎，以便母虎

有氣力噉其肉身，圓滿捨身救虎之大願。若從圖像的傳統來看，找到前例的證據不

難，因為摩訶薩埵的圖像通常都是以跪姿刺頸，或是投崖自絕，抑或橫躺於地，亦

偶有立像刺頸之表現（如圖 15），但卻未曾見過太子以坐像出現。58然而前者也有

可能是表達一切持王子施眼的故事，因為手持尖器也可能是「向目欲挑」，作施眼

的打算。59由於圖像特徵難以辨識，而其傳統又無法尋獲相關的先例，或許應該試

圖從文獻的角度覓得可能的解答。

如前所述，幾乎所有研究〈錢弘俶塔〉的學者一致認為它與鄮縣阿育王塔有著

極深的淵源，而且錢氏家族對後者重視的程度非比尋常（後詳），因此，或許可以

從鄮縣阿育王塔相關的文獻資料將本生故事的範圍縮小，以便提高圖像辨識的可能

性。

唐天寶三年（744）高僧鑑真禮拜鄮縣阿育王塔時，識別塔身的變相為「一面

薩埵王子變、一面捨眼變、一面出腦變、一面救鴿變。」60其中，「出腦變」和「救

鴿變」，就是上述的月光王捐捨寶首變相和尸毗王割肉貿鴿變相，「薩埵王子變」

毫無疑問是指有關薩埵太子捨身飼虎的故事，「捨眼變」極有可能是指快目王本生

故事。因為這四個變相，即薩埵太子、尸毗王、快目王和月光王等四個本生故事，

是西域所盛行的本生故事題材，在該地也因這四個本生故事而造立佛塔，這些塔不

58  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和敦煌莫高窟有許多例子，如克孜爾第三八窟、第一一四窟（年代訂為公
元四世紀中至五世紀末），和敦煌莫高窟第二五四窟（北魏窟）、第四二八窟（北周窟），圖版
請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拜城縣克孜爾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
編，《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一）》，圖版 116；段文傑主編，《中國壁畫全集 8：克孜爾 1》，
圖版 135；敦煌研究院、江蘇美術出版社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二五四窟附第二六○窟
（北魏）》，圖版 63；敦煌研究院、江蘇美術出版社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四二八窟（北
周）》，頁 148-149。

59  一切持王子的故事就是須大拏本生故事，請見支謙譯，《菩薩本緣經》，卷上至卷中．一切持王
子品，頁 57下 -61中。其中有施眼的情節，即「菩薩（一切持王子）捉佉陀羅木而作誓言：
『我今悉為一切眾生，棄捨二目，無所貪惜；我先捨婦持用施人，願此功德鍾及眾生，永斷貪
欲；施子因緣，令離愛習；今施二目，悉令眾生得清淨法眼。』菩薩摩訶薩作是願已，便以木
錐向目欲挑」，詳見支謙譯，《菩薩本緣經》，頁 61中。然還有其他經典陳述須大拏本生故事，
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二．〈須大拏經〉，頁 7下 -11中，以及釋聖堅譯，《太子須大拏
經》，頁 418下 -424上。但上述這兩個經典之內容並沒提及「以木錐向目欲挑」的相關情節，
反而比較著重施象、施二子等場景，相關的研究請見謝振發，〈北朝中原地區須大拏本生圖初
探〉，頁 1-41。考量到須大拏太子本生故事之原因是因為 2008年南京出土一件北宋大中祥符四
年（1011）金陵長干寺七寶阿育王塔，它保有清楚的銘文（內文參見表 2，序號 25），尸毗王
和月光王的銘文和變相與本文的主張並無出入，但「須大拏王變相」的銘文出現在主尊作刺頸
狀之龕像之中，「薩埵太子飼虎變相」的銘文對應著主尊採坐姿之龕像，資料出處請見南京市
博物館，《聖塔佛光》，頁 12、15。

60  引文出處請見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頁 98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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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嚴飾華麗、國王臣民競相供養、或其側有僧侶活動的寺院，就是流傳著相關的神

異靈驗事跡。中國西行求法的高僧法顯（約 337-422）、宋雲和惠生（活動於六世

紀初）、玄奘（602-664）在西行求法時，都曾參拜過這些塔，而從這些西行求法者

的描述中，可以得知至少在四至七世紀之間，這些本生故事在西域受到相當的重

視，61這或許可以作為道宣認為鄮縣塔與西域有關的一個註腳。

除了禮拜、供養、讚嘆佛教聖跡以及在當地捐資造立浮圖之外，上述西行求法

僧之一的北魏僧人惠生甚至有了一項更積極的舉動，即在同時「減割行資，妙簡良

匠，以銅摹
3 3

寫雀離浮圖儀
3 3 3 3 3

一軀及釋迦四塔變
3 3 3 3 3

。」62也就是將所看到的西域佛教聖跡，

即貴霜王朝迦膩色迦一世（Kanishka I，約 127-151在位）在古犍陀羅地區所建立的

雀離浮圖和釋迦四塔變，令巧匠模仿成銅製的模型，像是紀念品一樣，63帶回中土，

想必成為當時造塔的模範。可見，帶有本生故事、或是佛傳故事變相的佛塔不但在

西域盛行，而此傳統也流傳至中土，例如隋代畫家楊契丹在長安大雲寺七寶方塔的

四壁繪製佛傳故事，而它一直保留至唐代晚期。64

遺存至今帶有西域風格的本生故事圖像頗多，尤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拜城克孜

爾石窟壁畫的呈現最受人矚目，其中亦不乏上述的本生故事圖像。65克孜爾石窟第

一一四窟主室券頂西側壁的菱格畫就有一幅有趣的本生故事壁畫（圖 16），一華麗

嚴飾的白淨菩薩半跏坐在作工精緻的方台上，祂的右側有一黝黑跪坐者，正欲剜其

右眼，在其右側，另坐一棕色肌膚、鬍髭滿臉的老者，伸手欲得菩薩之眼。這個菱

格畫所描述的故事十分符合《賢愚經》中對快目王施眼故事的記述，66因為敵國得知

快目王因誓求佛道而願施一切，故派眼盲的婆羅門前往乞眼，王欣然答應，令其左

右剜其眼，然眾人皆不忍執行，故「王語諸臣：『汝等推覓其色正黑諦下視者，便

61  法顯西行時間為西元 399至 412年，參訪西域相關本生故事的塔寺之陳述請見法顯，《高僧法
顯傳》，頁 858上 -中。惠生和宋雲西行的時間為西元 518至 522年，參訪西域相關本生故事
的塔寺之陳述請見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五．城北，頁 1019下 -1021下。玄奘西行的時
間為西元 627至 643年，參訪西域相關本生故事的塔寺之陳述請見玄奘口述，釋辯機筆受，《大
唐西域記》，卷三，頁 882中 - 885下。

62  引文出於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頁 1021下。此外，小野玄妙甚至大膽地假設惠生所模的釋
迦四塔變與鄮縣阿育王塔、〈錢弘俶塔〉的圖像是屬於同一個系統，而釋迦四塔變應為「以眼
施人」、「割肉貿鴿」、「截頭布施」和「投身餓虎」，詳見小野玄妙，《仏教の美術及び歷史．第
五篇．第五章　吳越王錢弘俶造金塗塔私考》，頁 626-633。

63  A. C. Soper, pp. 654-655.
64  張彥遠（活動於 9世紀下半葉）曾對此有所記錄，詳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頁 48。
65  姚士宏，〈克孜爾石窟本生故事畫的題材種類（一）、（二）、（三）〉，頁 65-74、19-25、18-21。
66  快目王本生故事請參考釋慧覺等譯，《賢愚經》，卷六，頁 390中 -39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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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將來。』諸臣求得，將來與王。王即授刀，勅語令剜。剜得一眼，著王掌中，王

便立誓：『我以此眼，以用布施，誓求佛道。若審當得成佛道者，此婆羅門得我此

眼，即當用視。』作是誓已，王即以眼，安婆羅門眼匡之中，尋得用見。」67壁畫中被

剜眼的菩薩就是指快目王，而黝黑跪坐者則是經文中諸位大臣奉王之命請來剜眼的

「其色正黑諦下視者」，棕色肌膚的老者則是乞眼的婆羅門盲者。這幅壁畫在克孜爾

石窟中並非孤例，其他窟亦見類似的圖像，68該圖像主人翁的呈現皆是採坐姿的菩

薩，而這個圖像傳統可以遠溯至中亞和印度中部。69

綜上所述，在圖像的辨識上似乎可以得出一個比較肯定的答案，即採立姿的

主尊則應是作刺頸狀，而非剜眼，所表達的是薩埵太子捨身飼虎變；而採坐姿的主

尊應是快目王施眼變的主人翁，只是圖像在流傳時，發生了一些變異，70造成辨識 

上的困擾。

（三）圖像的意義

〈錢弘俶塔〉將本生故事作為圖像設計的主軸，在最重要的位置，也就是塔身

之上，呈現四個動人的前世故事，像這樣的圖像設計頗耐人尋味，應有特殊的意

義。因為對於具有存放釋迦牟尼遺骨象徵意義的舍利塔而言，以與佛傳故事有關

的情節作為主要的裝飾題材應該是最佳的選擇，但是它們卻不是安置在最顯著的

位置，而是安排在鐵製和銀製阿育王塔頂四隅的山花蕉葉浮雕上，甚至完全沒有

出現在銅製的〈錢弘俶塔〉之中。塔身的四個本生故事所強調的是「布施」的觀

念，因為在本生故事的出處之中常見相關的字眼，諸如「以頭布施
3 3

，於檀波羅蜜
3 3 3 3

，

今便得滿」、71「王即答言：『我從昔來常立誓願，心難得動，我為眾生發菩提心
3 3 3 3 3 3 3 3

，尚 

捨身命，況餘外物』」、72「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
3 3 3 3

時，能作如是，無所不捨」、73「王 

便立誓：『我以此眼，以用布施，誓求佛道
3 3 3 3

』」、74「太子答曰：『吾本發意，誓度群
3 3 3

67  釋慧覺等譯，《賢愚經》，卷六，頁 392中。
68  例如第十七窟主室券頂西側壁畫也有相同的圖像，詳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
拜城縣克孜爾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一）》，圖版
70；再如第三十八窟主室券頂東側壁畫亦可見，詳見《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一）》，圖版
123、段文傑主編，《中國壁畫全集 8：克孜爾 1》，圖版 97。

69  A. C. Soper, p. 656.
70  Ibid.
71  釋慧覺等譯，《賢愚經》，卷六，頁 390上。
72  支謙譯，《菩薩本願經》，卷中，頁 63下。
73  支謙譯，《菩薩本願經》，卷中，頁 64中。
74  釋慧覺等譯，《賢愚經》，卷六，頁 39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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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3

，行諸波羅蜜
3 3 3

，志求菩提
3 3

』」等等。75這四個本生故事的「布施」內容不但完全符

合《佛說菩薩內習六波羅蜜經》所描述的：

「人索頭，與頭；索眼，與眼；索肉，與肉；投身餓虎，是為布施故，屬

檀波羅蜜。」76

同時，本生經類之發展與初期大乘佛教的菩薩性質和種類似乎有著極為密切的關

係。因為干潟龍祥認為內容含有為一切眾生之故而求成佛之道的本生故事，是出於

大乘本生經類的經典，尤其是故事中陳述著主人翁因熾烈地求法求道，誓言為度濟

諸有情，歷經酷烈的捐捨身命之苦行，進而達到布施之願行，乃是體現持大願的大

乘菩薩思想。77

「檀波羅蜜」的「檀」是梵文 dāna音譯的略語，為布施之意，「波羅蜜」也是

梵文 pāramitā的直譯，具有「度彼岸」的意義，就是從生死迷界之此岸度至涅槃解

脫的彼岸。78「檀波羅蜜」係屬六度之一，是修習大乘「菩薩道」的首要方法，79因

為「欲學菩薩道者
3 3 3 3 3 3

，當從此始
3 3 3 3

：一、數，……為檀波羅蜜
3 3 3 3

。數息者，神得上天，為

布施身中神，自致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得作佛，是為內
3

檀波羅蜜
3 3 3 3

，為布施得度。」80「內檀」即「內施」，81《菩薩地持經》卷四有言：

「菩薩捨身
3 3 3 3

，是名內施。……菩薩內施復有二種：一者隨所欲作，他力自

在，捨身布施
3 3 3 3

。譬如有人為衣食故，繫屬於人，為他僕使，如是菩薩不為
3 3 3 3

利養
3 3

，但為無上菩提
3 3 3 3 3

、為安樂眾生
3 3 3 3 3

、為滿足檀波羅蜜
3 3 3 3 3 3 3

，隨所欲作，他力自

在，捨身布施；二者隨他所須，頭目手足種種支節、血肉筋骨、乃至髓

腦，隨其所求一切施與
3 3 3 3 3 3 3 3

。」82

75  釋法盛譯，《菩薩投身飴餓虎起塔因緣經》，頁 425中。
76  嚴佛調譯，《佛說菩薩內習六波羅蜜經》，頁 714下。
77  干潟龍祥，《本生経類の思想史的研究》，頁 77-83。此外，許多學者也都持有極為相似的看法， 
如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 109-174；陳仁和，《大唐西域記本生故事之研
究》，頁 72。

78  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頁 3445、6443。
79  六度即六波羅蜜之意譯名稱，是大乘佛教中菩薩欲成佛道所實踐之六種德目，分別為檀波羅
蜜、持戒波羅蜜、忍辱波羅蜜、精進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許多經典都會提及六波
羅蜜，而詳加解釋的經典也不少，諸如嚴佛調譯，《佛說菩薩內習六波羅蜜經》，頁 714中 -715
上；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百十三，頁 72下 -73上；釋般若譯，《大乘理趣六波
羅蜜多經》，卷四至卷十，頁 881下 -917中。

80  嚴佛調譯，《佛說菩薩內習六波羅蜜經》，頁 714中。
81  佛經對布施作了許多類別之分類，「內施」是其中的一種，相關的研究請見馮煥珍，〈從布施
波羅蜜看中觀學的實相思想〉，頁 10-12；船山徹，〈捨身の思想─六朝仏教史の一斷面〉， 
頁 324-322。

82  曇無讖譯，《菩薩地持經》，卷四，頁 90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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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施是以身命作為布施內容，並以證得無上菩提為目標，進而度濟眾生，方能圓滿

檀波羅蜜之修持。83內施是大乘行者所修持的內涵，同時也正是上述本生故事所強

調的重點。84

本生故事的變相裝飾在阿育王塔最顯眼的塔身上也絕非偶然，這樣的安排應該

是為了強調釋迦牟尼在難以數計的前世裏，發願喜捨以求佛道，不斷地於人世間流

轉，以各種不同身形及身分，捨身布施，其功德於累世之間逐漸具足圓滿，終於在

「現在世」轉生為印度釋迦族的太子悉達多，經由持續地努力修行不懈，於今世功

德圓滿，終達彼岸，得道成佛，證得涅槃之境地。

二、錢弘俶造塔之因緣

錢弘俶字文德，諡號忠懿，後因避宋太祖父親的名諱之故，又名錢俶，承繼

其祖父武肅王錢鏐（852-932）所開創的霸業，是吳越國的第五位，也是最後一位

國王，統轄包含江、浙、閩的一軍十三州之地。在他的治下有一個極為殊勝的信仰

聖地─鄮縣，該處阿育王塔的靈驗傳說就像強力的磁鐵一般，長期以來吸引著眾

生頂禮崇信。而錢氏家族世代崇佛，他們不但與高僧往來頻繁，還積極地從事建

83  二乘和大乘（菩薩乘）雖皆主張布施，然其法門有所不同，唯有大乘法門能得圓滿修持，有關
兩者之區別請見李冠慧，《佛教三乘布施觀之探討──以『大般若經．布施波羅蜜多分』為主
要依據》，頁 58-96。

84  至於塔身圖像布施波羅蜜的意義，錢弘俶可能在造塔之初未必完全知曉，因為在乙卯年銅塔
〈尸毗王割肉貿鴿〉的圖像與乙丑年鐵塔和銀塔的不同，不同之處為持秤者，在前者的圖像
中（圖 2）找不到手持橫杆的天平秤，只見人拿著像槍一樣的桿子，而在後者人物的手中（圖
1-2）卻清楚看到橫向的天平秤，筆者以為那是因為錢弘俶在下令鑄造銅塔時，只是對著地位
崇高的鄮縣阿育王塔依樣摹造，然因不理解鄮縣阿育王塔的圖像，而導致在摹造時發生誤差；
而在其後的乙丑年（965）所鑄之鐵塔和銀塔製作時，極有可能經高僧指點，才回歸到原來正
確的圖像。對於圖像的誤摹，錢弘俶可能就和一般君主一樣，對於教義不見得會有多大的興趣
和深入地潛心鑽研，除了積功德之外，他們最終的目的是在「化民成俗」，詳見康樂，〈轉輪王
觀念與中國中古的佛教政治〉，頁 119-130；而高僧極有可能是他往來頻繁的僧人，有關論及他
們彼此間的關係之研究，詳見賴建成，《吳越佛教之發展》，頁 35-44。而在這些僧人之中，以
永明延壽為錢弘俶所敬仰的高僧之一，根據學者的敘述：「據文獻記載，吳越國高僧永明延壽
（904-975）曾募緣造一萬座夾紵育王塔……雷峰塔銀塔應直接仿自延壽造漆塔」，他可能曾造
一萬所夾紵塔，資料出處為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 13、〈雷峰塔地宮出土
的純銀阿育王塔〉，頁 108。由於這個推論對於本文圖像的解釋十分重要，然惜其「文獻記載」
並未註明出處，而魯鈍的筆者遍查文獻資料，也遲遲未獲，對此推論竊以為應需待文獻出處清
楚後，再下結論。不過，若此項資料為真，那麼藏於浙江溫州的漆塔很有可能是那一批夾紵塔
的遺存，詳見溫州市文物處、溫州市博物館，〈溫州市北宋白象塔清理報告〉，頁 11-12、圖 4；
黎毓馨主編，《天覆地載─雷峰塔天宮阿育王塔特展》，頁 15。溫州市博物館所藏的漆塔與
銀塔如出一轍，也與乙丑年的鐵塔相近。因此，筆者大膽推測極有可能是錢弘俶受到延壽的指
點，才能將圖像改為較為符合故事文本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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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造塔、立幢等功德事業。85這個崇佛的家族很早就與鄮縣阿育王塔有了密切的

關係，因為在貞明二年（916）冬十二月，武肅王下令其弟「鏵率官吏僧眾，詣明

州鄮縣阿育王寺，迎釋迦舍利塔，歸於府城，仍建浮圖於城南以致之。」86鄮縣阿育

王塔不但在奉迎和供養期間常出現大放光明的神瑞事跡， 87甚至還特別強調錢鏐與

該塔的緣份十分深厚，就只有他能夠成功地奉迎它，離開鄮縣的聖所，因為在此之

前，不論是新羅僧夜盜育王塔，或另有高官試圖迎塔供養，均皆徒勞無功。88鄮縣

阿育王塔與王室家族的關係匪淺，因此它作為〈錢弘俶塔〉的範本應該是順理成章

之事。89然而何以鄮縣阿育王塔吸引著錢氏王族的重視呢？這似乎得從其傳說所造

成的信仰，討論錢弘俶造塔的遠因。此外，錢弘俶在造塔期間也印製為數甚多的

《寶篋印經》，不是將其插入雷峰塔的塔磚之中，90就是藏在金塗塔之內，可見此經有

一些特殊的意義。以下就鄮縣阿育王塔信仰之形成與發展，和一些可能直接促使錢

弘俶發願造塔的因素，同時進一步說明〈錢弘俶塔〉與《寶篋印經》之間的關係，

探索其造塔之緣起。

（一）鄮縣阿育王塔信仰之形成與發展

鄮縣阿育王塔信仰之形成與發展可由釋贊寧在開寶五年（972）所撰的《附

宋左街僧統贊甯寶塔傳（補遺）》（全文詳見附錄二，以下簡稱《寶塔傳》）一窺端

85  有關錢氏家族崇佛的研究頗多，例如請參考小川貫弌，〈錢氏吳越國の佛教に就て〉，頁 
45-65；黃繹勳，〈吳越諸王（893-978）與佛教〉，頁 123-147；賴建成，《吳越佛教之發展》，頁
22-44、71-82、87-89、93-98、149-217。

86  請見范坰、林禹編，《吳越備史》，卷二．貞明二年條，第 532頁。另嵇曾筠等監修的《浙江通
志》卷二百三十也提及「梁貞明二年錢武肅王迎塔作禮，改浮屠為七層，第三層置七寶龕以
貯塔。」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25冊，頁 250；以及錢文選所編的《錢氏家乘》
也記錄著：「二年丙子王六十五歲……十二月王命弟鏵，率官吏僧眾詣明州鄮縣阿育王寺，迎 
釋迦舍利塔，歸於府城，仍建浮屠於城南供奉。」收入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家譜文獻中心編，《清
代民國名人家譜選刊》，第 32冊，頁 263。

87  例如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二，記錄「（貞明）二年，吳越王鏐遣沙門清外，同弟錢鏵
往四明阿育王山迎釋迦舍利塔。船泊西陵，塔夜放光浙江如晝。王躬迎至羅漢寺，廣陳供養。」
收入《大正藏》，第 54冊，頁 390下。

88  內容詳見附錄二〈附宋左街僧統贊甯寶塔傳（補遺）〉：「大中庚午（850）……有新羅僧夜入盜
塔，手捧繞亭，亘夜而行，不離本處。……天祐（905-907）中，太守黃晟本奉化人也，迎塔
往故鄉供養，上船頓重加人助力，亦不能舉，晟嘆曰：地薄無緣，遂止。」文出於釋畹荃，《明
州阿育王山志續》，卷十三，頁 771。

89  不少研究討論有關錢弘俶以鄮縣阿育王塔為摹造範本之看法，如前揭文，或如村田治郎，〈中
華における阿育王塔形の諸塔例〉，頁 42-43；閻愛賓、路秉杰，〈雷峰塔地宮出土金塗塔考
證〉，頁 20。

90  根據學者的推測，因奉安舍利而建造的雷峰塔藏有經卷的磚應屬最上層，也就是第 5層的
塔磚，詳見任光亮、沈津，〈杭州雷峰塔及《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箧印陀羅尼經》〉， 
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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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91因為在錢弘俶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上表說明「臣（錢弘俶）……略

有兩浙之土田……凡在率濱之內，悉歸輿地之圖」，92即奉吳越版圖歸於宋朝之時，

隨行的僧統贊寧奉錢弘俶之命，將吳越國珍寶之一的鄮縣阿育王塔呈獻給宋太宗，

並於汴京的開寶寺起塔供養。93身為吳越國佛教界領袖的贊寧對鄮縣阿育王塔的記

述，應可以代表十世紀的信徒對它的認識，其內容詳述鄮縣阿育王塔源於印度阿育

王八萬四千塔傳入中土的傳說，以及它的出現又因自地涌出的傳奇而名聲大噪，和

其後的歷代感應、靈驗之事層出不窮，更使得它成為眾人禮拜的信仰對象；時至十

世紀，甚至達到贊寧所謂「與（吳越）國為福，與民為利」的崇高地位。94

《寶塔傳》內容的來源大致上有兩類，其一應該是根據六世紀上半葉至七世紀

上半葉的佛教文獻和史料，其二為贊寧增補許多他自己所蒐集鄮縣及其周邊的靈

驗事跡。前者包括釋慧皎（497-554）的《高僧傳》、95釋道宣（596-667）的《感通

錄》、 96《廣弘明集》、 97釋道世（？ -683）的《法苑珠林》、 98和李延壽（卒於 676-

679）的《南史》等。99它們除了強調鄮縣阿育王塔是自印度傳至中土十九座阿育王

塔的其中一座之外，所論及的重點就是鄮縣阿育王塔首次自地涌現的傳奇事件。

據說，西晉太康（280-289）年間，100以打獵為生的劉薩訶一日得病至死，在地獄遇

高人指點：為除重罪，宜前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等有阿育王寶塔處，頂禮懺

91  全文出處同註 88，頁 762-774。
92  文見《宋史》，卷四百八十，〈列傳〉第二百三十九，〈世家三〉，「吳越錢氏」，收入中華書局編
輯部編印，《二十四史》，第 16冊，頁 3535。

93  許多文獻都記載了相關資料，如楊億，《楊文公談苑．喻浩造塔》，頁 529；釋志磐，《佛祖統
紀》，卷四十三，頁 397中 -下；釋宗鑑，《釋門正統》，卷八，頁 353上；釋覺岸寶洲編撰，
《釋氏稽古略》，卷四，頁 860下。而小川貫弌更認為鄮縣阿育王塔是吳越國佛教信仰的象徵，
詳見小川貫弌，〈錢氏吳越國の佛教に就て〉，頁 57。

94  引文出處同註 88，頁 763。
95  詳見卷十三有關釋慧達的傳記，收入《大正藏》，第 50冊，頁 409中 -410上。
96  詳見卷上有關西晉會稽鄮塔之記載，收入《大正藏》，第 52冊，頁 404中 -405中。
97  詳見卷十五有關越州鄮縣阿育王塔之記載，收入《大正藏》，第 52冊，頁 201中。
98  詳見卷三十八有關西晉會稽鄮塔之記載，收入《大正藏》，第 53冊，頁 585上 -下。
99  詳見卷七十八之〈列傳〉第六十八．〈夷貊上〉．〈海南諸國〉．〈扶南國〉，頁 507-508。
100  有關劉薩訶求鄮縣阿育王塔的年代有不同的說法，且有趣的是其年代的差距甚遠，甚至達百
餘年，例如釋慧皎記述該事應發生在劉薩訶東晉（317-420）末年頂禮長干寺塔結束之後，才
前往鄮縣，文見釋慧皎，《高僧傳》，卷十三，頁 409中；釋道宣和釋道世則記為西晉太康二
年（281），文見《感通錄》，卷上，頁 404中、《廣弘明集》，卷十五，頁 201中，以及《法苑
珠林》，卷三十八，頁 585上；《唐大和上東征傳》又記載為西晉泰始元年（265），文見《大正
藏》，第 51冊，頁 989中；〈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記載是太康三年（282），詳見宋濂，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頁 345。年代說法的差異無論有多大，但都說明鄮縣阿育王塔
自地涌出的的傳奇故事與劉薩訶有著密切的關係。



吳越國王錢弘俶造阿育王塔 125

悔。及其死後復甦，便出家為僧，法名為慧達，並依高人所示前往有育王塔處頂禮

懺悔。行至會稽，卻屢尋未果，但在他數日殷勤懇切的祈求之下，鄮縣阿育王塔

忽然自地涌出，令慧達得以如願以償。此外，文獻中還有一些相關的神異事件，

如貞觀十九年（645）敏法師在育王寺講經時，半夜有梵僧百餘人繞塔而行，有人

異之而告知寺僧，但寺僧卻以「此事常有，不足為怪」作為回應；101又如永徽元

年（650）會稽處士張太玄入寺禮塔，半夜聽聞金剛經之誦經聲，張處士與該寺沙

門同往探尋，卻一無所覩，兩人便知是神明所傳授的。102鄮縣阿育王塔的信仰在七

世紀上半葉已經相當成熟，從該塔來自印度神聖舍利塔的權威性、鄮縣出現的傳奇

性和此塔感應事跡的神異靈驗性，在在都表明鄮縣阿育王塔已經是眾人崇信的禮拜

對象，一直到八世紀中葉還是如此，甚至連路經阿育王寺的鑑真都率領弟子頂禮該

塔，其傳記還記述鄮縣阿育王塔「自晉、宋、齊、梁，至於唐代，時時造塔造堂，

其事甚多」。103

《寶塔傳》內容的來源之二是贊寧自己所蒐集的靈驗事跡，其時間自五世紀，

一直到十世紀，內容超乎現實，帶有濃厚的神異色彩，例如六世紀時，神人託夢，

預告未來的增建；104國清禪師智晞（卒於 627）經常前往頂禮阿育王塔，拜八萬

四千次時，忽感紫文印手。105唐太宗（599-649）時，鄮縣縣令見二位舉手托昂栱

的人立於塔上，派人查看，方知該塔需要修繕；唐垂拱二年（686）唐元默迎塔回

家鄉越州供養，但其女婿酒醉前往，塔竟自行飛離道場，繼而立即送回原址；大安

國寺子隣於開元十一年（723）得知亡母因業在地獄受苦，為報母恩，聽從神人的

提點，前往鄮山頂禮阿育王塔，至四萬拜，母忽現身，告知因承其頂禮鄮縣阿育王

塔之功德，母已得生天界。106大中庚午（850），鄮縣阿育王塔的信眾甚夥，居然有

八千餘人同時供養，進而有如雪般的天花降下和半夜塔放五色光等異相。同年，有

一名新羅僧欲偷塔，雖取得鄮縣阿育王塔在手中，卻在該處的亭子繞了一整夜，未

101  詳見釋道宣，《感通錄》，卷上，頁 405中。
102  同上註。
103  引文見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頁 989中。
104  雖然許多的文獻都曾紀錄南朝梁武帝（502-549在位）曾對鄮縣阿育王塔作過大幅的增建，但
是至於論及神人於三十年前之預言似乎出於贊寧費心蒐集而來的資料，因為這個預言並未出
現在贊寧之前的文獻，例如釋道宣，《感通錄》，卷上，頁 405上；釋道世，《法苑珠林》，卷
三十八，頁 585下；李延壽，《南史》，卷七十八，頁 508。

105  智晞拜塔感紫印於臂上之事亦可見於稍後的佛教文獻，詳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九，頁
198中 -下。

106  贊寧甚至為釋子隣作傳，內容詳述該僧與鄮塔之因緣，詳見釋贊寧，《宋高僧傳》，卷三，頁
721下 -72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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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離開過原處，盜塔之事自然未能得逞；天祐（905-907）年間，太守黃晟本欲請

塔至故鄉奉化供養，但準備運送時卻無法舉起鄮縣阿育王塔，甚至再多人協助搬運

亦未果，太守嘆捨其奉迎供養之計畫；吳越國武肅王錢鏐於貞明二年（916）十二

月將鄮縣阿育王塔請至杭州供養，不但在隔年上元夜放光如晝，甚至該塔還有得神

力而自行補鑄的傳聞。贊寧所蒐羅的內容最常見的是供養後的放光異象、頂禮後能

除所有的業障得生樂土，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鄮縣阿育王塔似乎有神靈住錫，唯

有全然的禮敬和特殊的緣份，方能有機會供養它。

鄮縣阿育王塔的諸多傳說造就了它崇高的地位，成為諸多信眾心中的典範，甚

至連唐代著名的皇室郭氏在元和（806-820）年間，為亡母追福，下令模造該塔，

供養於京邑奉慈寺，時人「皆傾瞻歸信焉」；107而鑑真十分明瞭鄮縣阿育王塔的重

要性，於天寶十二年（753）再度準備前往日本時所攜帶的諸多物品之中，竟也備

有「阿育王塔樣金銅塔一區」。108這些神奇的事跡和鄮縣阿育王塔作為模造母本的

重要地位，都說明了鄮縣阿育王塔吸引著眾生的注意，並贏得無數信徒的崇敬和頂

禮。

傳說促使鄮縣阿育王塔成為流行的信仰，而眾多信徒和僧侶頂禮供養該塔所發

生的神異事件，令該信仰在當地的地位益加穩固，在這樣互為因果的影響下，使得

鄮縣阿育王塔的信仰屹立不搖，延續數百年。吳越國王室就是在這樣的宗教氛圍之

下虔誠信仰，尤其是武肅王成功地奉迎該塔至杭州供養，這種殊勝的因緣令錢氏王

族特別重視鄮縣阿育王塔，其後的文穆王（932-941在位）因政務繁忙無法前往鄮

縣，還特別叮囑該寺之寺僧，代其頂禮該塔；錢弘俶即位不久，便重修育王寺，顯

德五年（958）也差使官吏前往禮敬該塔。109以上種種都說明鄮縣阿育王塔的重要

性和錢氏家族與該塔之間的關係深厚，而錢弘俶以鄮縣阿育王塔作為造〈八万四千

寳塔〉之範本似乎並不出乎意料之外，應屬水到渠成之事。

（二）錢弘俶造塔的可能近因

雖說鄮縣阿育王塔的信仰由來已久，且在吳越國境內，甚至在中土都佔有一席

之地，影響不可謂不大，但是發願造塔的動力應該需要更直接的因素，例如雷峰塔

107  引文詳見釋贊寧，《宋高僧傳》，卷二十七，頁 880下。郭氏為唐憲宗（778-820）之后妃，在
唐代的歷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其生平見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五十二，頁 13-15；歐陽修、
宋祈，《新唐書》，卷七十七，頁 6-8。

108  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頁 992下。
109  內容詳見附錄二。

“ ” ’　šūāī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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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的目的在〈錢俶造塔記文〉之中表達地十分清楚，即「諸宮監尊禮佛螺髻髮
3 3 3 3

，

猶／佛生存，不敢私秘宮禁中，恭率珤貝，創窣波
3 3 3

／於西湖之滸，以奉安之
3 3 3 3

。」110

錢弘俶將原本供養於宮禁中的舍利和印製的《寶篋印經》安置在西湖畔新建的雷峰

塔之中，供眾人禮拜，不但符合《大般涅槃經》卷八所說的「為欲化度諸眾生故，

亦令眾生於我身中起塔廟想禮拜供養。」111同時也正如《造塔功德經》所強調的， 

凡造塔不論或大或小，奉安舍利於其中，甚或將佛經、經咒置於塔中，其功德無

量，能往生樂土。112那麼，〈錢弘俶塔〉又在什麼情況下完成的呢？以下便是要探

討其可能的造塔動機。

日僧釋道喜於康保二年（965）所記述的〈寶篋印經記〉（全文請見附錄三）是

一份向來為許多學者解釋錢弘俶造塔原因而引用的文獻資料，最早提出的是小野玄

妙，他認為入唐僧日延（活動於 10世紀上半）所陳述的錢弘俶造塔之緣由應該可

以作為參考，也就是道喜在〈寶篋印經記〉中所引用的部分，說明吳越王因戰爭殺

戮之罪障而得重病，一僧人相告解決之法，即發願造塔、並書寫《寶篋印經》供養

於塔中。錢弘俶如所示發願，困擾的病症居然痊癒。感念之餘，他就效仿阿育王造

八萬四千塔之事，並藏《寶篋印經》於其中。113然而，這個說法在提出的五十年之

後，卻出現了不同的意見。藪田嘉一郎列舉〈寶篋印經記〉內容的五大疑點，114

進而推斷該記乃是為配合當時宗教發展的情勢，由道喜加以杜撰出來的，115甚至反

推《佛祖統紀》卷四十三有關錢弘俶造塔並印藏《寶篋印經》的內容，乃是作者志

磐參考道喜所杜撰的〈寶篋印經記〉而作的。116但是於 1971年，浙江紹興出土一

110  全文詳見附錄一。
111  詳見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頁 410上。
112  該經原文為「若此現在諸天眾等，及未來世一切眾生

3 3 3 3 3 3 3

，隨所在方未有塔處
3 3 3 3

，能於其中建立之
3 3 3 3 3 3 3

者
3

，其狀高妙出過三界，乃至至小如菴羅果；所有表剎上至梵天，乃至至小猶如針等；所有輪
蓋覆彼大千，乃至至小猶如棗葉，於彼塔內藏掩如來所有舍利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髮
3

、牙
3

、髭
3

、爪
3

，下至一分
3 3 3 3

；
或置如來所有法藏十二部經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下至於一四句偈。其人功德如彼梵天
3 3 3 3 3 3 3 3

，命終之後，生於梵世；於
3

彼壽盡
3 3 3

，生五淨居
3 3 3 3

，與彼諸天等無有異。」出於釋日照譯，《造塔功德經》，頁 801上 -中。
113  小野玄妙自《高山寺古寫本題跋備考》一書中，看到永曆年間（1160-1161）所抄寫的《寶篋
印陀羅尼經》，在此抄經的後面就保有該記，即該塔傳至日本的一些資訊，詳見小野玄妙，
《仏教の美術及び歷史．第五篇．第五章　吳越王錢弘俶造金塗塔私考》，頁 618-622。同時，
該記也收錄於《扶桑略記》，卷二十六，村上天皇應和元年（961）十一月廿日條，文見《新
訂增補　國史大系》，第 12卷，頁 239-240；也收錄於高楠順次、望月信亨等編纂，《大日本
仏教全書》，第 117冊，頁 436-437。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學者也與小野玄妙的意見相同，如 
賴建成，《吳越佛教之發展》，頁 67-68；王力，〈寶篋印經塔與吳越國對日文化交流〉，頁
30-31；趙永東，〈吳越國王錢俶三印寶篋印經與造金塗塔、雷峰塔的緣起〉，頁 70-71。

114  藪田嘉一郎提出的疑點有時代錯置、歷史事件的誤植、人物錯亂、史料闕如、佛經印刷品的完
整性和其體積大小是否能放入銅塔之中以及未見現存之塔中藏經等疑問，詳見藪田嘉一郎，《宝
篋印塔の起原》，頁 11-25。

115  同上註，頁 36-39。
116  同註 114，頁 25-27；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三，頁 39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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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內藏有《寶篋印經》的鐵塔（下詳），它的出現使得藪田氏的立論變得薄弱。雖

然〈寶篋印經記〉的內容有許多誤謬之處，但是它卻記下了一項很重要的線索，也

就是《寶篋印經》的卷首題有錢弘俶丙辰年（956）的供養題記，它的干支紀年與

下述現今仍存於世的《寶篋印經》之一的印製年代相同，這應該是在所有的古代文

獻資料中，唯一的一筆提及該經卷首有紀年的題記。此外，道喜記錄日延所說的內

容是經由第三者間接告知的，這其中有可能出現轉述的誤差，導致現在所看到的內

容有所偏差。誠如岡崎讓治也對藪田氏否定該記的主張提出疑問，或許現在應對於

此文獻的可信度持保留的態度，等待更有利的證據以便釐清該記內容的真實和偽妄

之處。117

除了從古寫本找到可能的造塔動機之外，也有人主張應該從當時的社會情勢考

量錢弘俶造塔的背景，認為當時正處於後周世宗下令廢佛（955）的氛圍之中，118虔

誠的吳越國王錢弘俶極有可能是受其影響，為了補償受法難壓迫的佛教而造塔。119

然而後周的廢佛對於吳越國而言，似乎影響不大，120一切如昔，寺院仍夥，121佛 

教活動未曾受到後周廢佛詔令之波及而縮減停滯。因此，若主張錢弘俶因鄰國廢佛

的外在因素而發願造塔，似乎忽略吳越國王室本身崇佛的傳統，或許錢氏造塔的原

因還存在著一些更內在的因素。

轉輪王是世人尊稱阿育王的名號，122因為受印度佛教文化影響的信眾相信凡

君王統一全國並奉行佛法的時候，便會有輪寶出現，他就會被尊稱為「轉輪聖

王」。123因此，有學者暗示錢弘俶似乎可能在此脈絡下而造塔。124然而錢弘俶似乎

117  岡崎讓治，〈銭弘俶八萬四千塔考〉，頁 120-122。
118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五，頁 395。
119  小泉惠英，〈中国仏教美術史にみる阿育王信仰〉，頁 245。
120  許多學者皆持此看法，如羅時憲，〈唐五代之法難與中國佛教〉，頁 186-188；黃繹勳，〈吳越諸
王與佛教〉，頁 136-137。

121  據學者統計吳越境內，由錢氏所建之寺院共有 2516所，詳見賴建成，《吳越佛教之發展》，頁
78；而在 955年時，單就杭州的寺院數量就有 480所，詳見吳任臣，《十國春秋》，第 465冊，
頁 216；亦可參見賴建成著，《吳越佛教之發展》，〈附文二：就咸淳臨安志探討唐、五代杭州寺
院之發展─兼論吳越國錢王與佛教之關係〉，頁 149-159。

122  阿育王從未自己使用該頭銜，它乃是後世的信徒對他的尊稱，因為他符合了「轉輪聖王資格的
君主」，其原因一為他是首位統一全印度的統治者，其二是他自己公開承認是佛教徒並將佛教
弘揚於世，詳見康樂，〈轉輪王觀念與中國中古的佛教政治〉，頁 118-119。

123  佛經也早有講述此事之內容，請參見佛陀耶舍、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六，頁 39上 -42
中；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頁 24；康樂，〈轉輪王觀念與中國中古的佛教政治〉，頁
118。

124  小泉惠英，〈中国仏教美術史にみる阿育王信仰〉，頁 24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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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登上王位並無任何不安或不妥的想法，因此他不需要強調其繼位的正當性，即

使有人建言要殺前一任的吳越國王，即廢王忠遜王錢弘倧（929-973），錢弘俶皆不

允。125同時，錢弘俶並無統一中國的野心，因為偏安江南的吳越國與各國交好，126

不立年號，奉中原正朔，究其原因應該是遵循其祖的〈武肅王遺訓〉，聽從「凡中

國之君，雖易異姓，宜善事之」、「如遇真主，宜速歸附」、「免動干戈，即所以愛

民」等的教誨。127因此，想要臆測「轉輪聖王」的觀念是錢弘俶造塔之因，這個想

法似乎無法令人信服。

至於高僧在西天的所見所聞，是否能有助於我們理解錢弘俶造塔之因呢？例

如玄奘對於阿育王命鬼神分送舍利的情景作了一段特別的記述，也就是在《大唐西

域記》卷八中，阿育王向羅漢表達有一心願，希冀能將所有分送各地的舍利同時入

藏，羅漢允諾他在「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

利。」而阿育「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

漢以神通力，申手蔽日
3 3 3 3

，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128舍利入藏於

塔中的時間為正午，但卻因羅漢之手遮日而不見太陽。玄奘的記述將阿育王塔與

日蝕作了內在的聯繫，這不禁令人聯想到《吳越備史》中常見「日有蝕之」的語

句。129吳越王造塔的時間與日蝕發生的年代如此吻合，即乙卯年（955）和乙丑年

（965），這種巧合不去聯想其間的關連實在很難。更何況日蝕對於漢、魏晉、北朝

而言，是一種難以預測的災異前兆，為政者視自己「失德」，都會有一些比較大的

政治變動，130雖說唐代對於日蝕的觀測和預報已經有了一定的水準，對於日蝕的敬

畏程度不如前者之深，但是帝王在政事和日常行為上還是會多作自我約束的調整和

自身的內省。131阿育王在日蝕時造立舍利塔和為政者因日蝕而修德是否是促使錢弘

125  范坰、林禹編，《吳越備史》，卷四，頁 561-562。當然，也有研究說明這不殺之舉也可能是基
於錢氏向來重視宗室之間的和睦家風，詳見何燦浩，〈吳越國宗室述論〉，頁 71-73。

126  Songeun Choe, Buddhist Sculpture of Wu Yüeh, 907-978, pp. 11-16.
127  文出於錢文選編，《錢氏家乘》，第 32冊，頁 306。
128  以上兩段引文出於釋玄奘口述，釋辯機筆受，《大唐西域記》，頁 911中。
129  《吳越備史》的前三卷是有關武肅王錢鏐、文穆王（932-941在位）、忠獻王（941-947在位）、
忠遜王，其中記有「日有蝕之」的時間至少有 22條，詳見范坰、林禹編，《吳越備史》，卷一
至卷三，頁 497-560；而有關末代國王錢弘俶的卷四記有日蝕的年代分別為西元 948、949、
950、952、955、958、963、964、965、968年，詳見范坰、林禹編，《吳越備史》，卷四，頁
562、566、567、568、570、571、572、576。

130  中川綾子，〈中国古代の日食─唐代までの日食に対する意識．対応の変化〉，頁 84-98。
131  中川綾子，〈中国古代の日食─唐代までの日食に対する意識．対応の変化〉，頁 81-82；趙 
貞，〈唐代星變的占卜意義對宰臣政治生涯的影響〉，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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俶造塔之因呢？這個想法似乎還需要到更多足以佐證的資料，尚有待觀察。

以上的說法似乎都無法完全圓滿地解釋錢弘俶造塔的動機，而筆者以為最

可能的動機乃是為了追薦亡者，即為其亡妣，諡號恭懿的吳氏。她薨於廣順二年

（952），其子吳越國王錢弘俶在隔年，即於廣順三年（953），為追薦之故，於杭州

城北創建報恩元教寺。132這創寺薦亡妣的舉動符合《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中十殿

閻王審判的倒數第二關，其時間則是在死者亡後的一年之期。133而最後一關的時間

則是往生的第三年，對於錢弘俶的亡妣而言，其時應該就是在乙卯年（955），因此

筆者推測吳越王鑄有乙卯紀年的銅塔，即其所造的第一批〈錢弘俶塔〉極有可能是

為追薦之故而造的。

此外，道喜的〈寶篋印經記〉後所附的栖霞寺塔銘，其銘文為「天下大元帥

吳越／國王錢俶伏　為
3

／先妣造七寶
3 3 3 3 3

／塔
3

，永充供養。」而在此塔銘之前的銘文則

是銅製〈錢弘俶塔〉的銘文，故此則為亡妣而造的栖霞寺塔銘應具有頗高的可信

度。134即使有人對〈寶篋印經記〉內容的真實性存疑，進而懷疑栖霞寺塔銘也是杜

撰出來的，135這也無礙於這項推測，因為〈錢弘俶塔〉以薦亡妣的舉動不但有前例

可循，其後還源源不絕。前者如唐代著名的皇室郭氏於元和年間（806-820）「為母

齊國大長公主追福」之故而建寺，而於該寺內，供奉著以膠範摹脫鄮縣阿育王塔的

阿育王塔；136 1987年浙江黃岩靈石寺塔天宮出土一件阿育王塔的台座，其上的銘

文「陳八娘／為亡妣
3 3

林十娘子／女弟子　造塔一所／永充供養。乾祐三年（950）

／二月十八日記」，137清楚表明陳八娘為其亡妣追福而造塔；1978年江蘇蘇州瑞光

寺塔第三層塔心的天宮出土一件銅塔，其上刻銘為「蘇州長州縣通賢鄉清信弟子

／顧彥超將亡婦在生衣物敬舍／鑄造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壹所／伏用資薦
3 3

／亡妣
3 3

胡氏五娘／子生界永充供養／歲次乙卯（955）十月日捨」，138很明顯地，顧

彥超造塔乃是為其亡妣追薦之用。出土二座銀製〈錢弘俶塔〉的雷峰塔雖說是錢

弘俶為供養「佛螺髻髮」，但是〈錢俶造塔記文〉末尾尚有為雷峰塔命名之依據，

132  范坰、林禹編，《吳越備史》，卷四，頁 567。
133  有關十王信仰的內容，請參見王鍾承，《地藏十王圖像之研究─以敦煌、四川造像為例》，頁

19。
134  也有學者以為此則銘文的可信度不應該輕易否定，詳見岡崎讓治，〈銭弘俶八萬四千塔考〉，頁

122。
135  藪田喜一郎，《宝篋印塔の起原：続五輪塔の起原》，頁 18。
136  詳見贊寧，《宋高僧傳》，頁 880下。
137  表 2，序號 01，或見黎毓馨主編，《天覆地載──雷峰塔天宮阿育王塔特展》，頁 122-123。
138  該件文物詳見表 2，序號 09，其造型（圖 18）與〈錢弘俶塔〉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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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塔因名之曰皇妃」，塔完工之時正逢吳越國王的愛妃亡故不久，為了紀念逝世

的她，139故造阿育王塔以薦亡者在吳越國普遍流行。此一傳統在吳越國的舊地一直

流傳至宋代，如台州臨海縣人於宋乾興元年（1022）為其亡妻姚氏造阿育王塔，希

望能「解千生之寃，結懺百／世之業因」。140為亡者追薦而造阿育王塔不但由來已

久，且延續時間很長，錢弘俶既然曾為追福亡妣而建寺，那麼，第一批乙卯紀年的

〈錢弘俶塔〉也極有可能主要是為了追薦在廣順二年往生的亡妣吳氏所造的。141 

（三）錢弘俶塔與寶篋印陀羅尼經

1971年浙江紹興出土一件鐵製的〈錢弘俶塔〉，142中空的塔身之內就藏有一卷

《寶篋印經》（圖 17），是「吳越國王錢俶」於乙丑年（965）所供養印製的，它與

該鐵塔係屬同時之作。143這一件塔的出土毫無疑問地證實了「吳越王錢俶天性敬

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塔，中藏寶篋印心呪經」的記載

無誤。144根據學者的研究，目前發現的錢弘俶供養印製的年代共有三個，即丙辰

（956）、乙丑（965）、乙亥（975），145而因大量印刷、版塊易於耗損之故，雕版的版

塊也遠大於三套；146現存經卷數量頗多，分別藏於亞洲、美洲、歐洲等各地博物館

和圖書館。147

139  黎毓馨，〈杭州雷峰塔遺址考古發掘及意義〉，頁 10。
140  此造塔題記為〈宋阿育王石像寶塔記〉，全文如下：「□□□台州臨海縣承恩鄉嶺外保菩薩／
□□戒弟子朱戒寶／右戒寶於天禧伍年（1021）八月十一日同闔家／等發志心，許亡妻姚氏二
娘造／阿育王石像寶塔　所今□□函建造周／圓，奉為亡氏姚二娘解千生之寃，結懺百／世之
業因，上報　四恩，下資三有六道四／生含識有情、近□先亡孤魂滯鬼、十方賢／聖、三界神
祇、亡氏二娘願承普恩，同生淨／土，永充供養，□皇宋乾興元年（1022）上元壬戌／歲伍月
十六日題記／」，收入黃瑞，《台州金石錄》，卷二，頁 323-324。

141  至於乙丑年造塔的緣由則苦無資料可以佐證。
142  請見表 1序號 38。
143  該鐵塔底部有一鐵板，其上帶有銘文，也就是前述章節「〈錢弘俶塔〉之遺例」之中的銘文：
「吳越國王俶／敬造寶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養，時乙丑（965）歲記」，相關資料請參見
表 1，序號 38。

144  引文出於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三，頁 394下。此件鐵塔的出土證實文獻的記載無誤之
相關研究詳見趙永東，〈吳越國王錢俶三印寶篋印經與造金塗塔、雷峰塔的緣起〉，頁 70。

145  討論該經三個印製年代之研究請見張秀民，〈五代吳越國的印刷〉，頁 74-75；潘美月，〈五代的
印刷〉，頁 71-72、圖 4、5。印製的《寶篋印經》扉畫前皆有供養題記，其一為「天下都元師
吴越國王／錢弘俶印寶篋印經／八万四千卷，在寶塔內供／養。顯德三年丙辰（956）歲記」； 
其二為「吴越國王錢俶敬造寶／篋印經八万四千卷永／充　供養，時乙丑（965）歲記」；最後
為「天下兵馬大元師吴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万四千卷，捨入西関／塼塔，永充供養，乙亥 
（975）八月日紀」。

146  詳見李書華，〈五代時期的印刷〉，頁 253。
147  諸多研究學者皆提及現藏地，如前述之李書華，〈五代時期的印刷〉，頁 252-254；任光亮、沈
津，〈杭州雷峰塔及《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頁 107-113；盧錦堂，〈記
雷峰塔出土寶篋印經〉，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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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在小塔之中安置經卷並非在中土首創，因為「印度之法，香末為泥，

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148也就是早在

印度就有將經卷視為「法舍利」並置於小塔之中的作法。而錢弘俶所印製的《寶篋

印經》經文亦包含同樣的內容，諸如「若人書寫此（寶篋印）經置塔中者，是塔即

為一切如來金剛藏窣堵波，……若於佛形像中安置，及於一切窣堵波中安置此經

者，其像即為七寶所成，……若有有情能於此塔，種殖善根，必定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得不退轉。乃至應墮阿鼻地獄，若於此塔一禮拜一圍遶，必得解脫，皆得

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149或「若人作塔
3 3 3 3

，或土、石、木、金、銀、赤銅，

書此法要安置其中
3 3 3 3 3 3 3 3

，纔安置已，其塔即為七寶所成，上下階陛、露槃、傘蓋、鈴

鐸、網綴純為七寶，其塔四方……其七寶塔
3 3 3

大全身舍利藏」等，150即凡置有《寶篋

印經》的塔便是藏有全身舍利的七寶塔，因此釋志磐（活動於 13世紀）也特別提

到「此（寶篋印）經呪功云：造像造塔者、奉安此呪者即成七寶，即是奉藏三世如

來全身舍利。」151而內藏有《寶篋印經》的塔威力強大，即使是罪應至阿鼻地獄之 

惡業皆可因頂禮繞塔而消除。152更神奇的是，甚至連寶篋印塔的影子也具有同樣

的威力，153如同尊勝陀羅尼經幢一般，154具有為亡者追福之功用，為墮無間地獄受 

苦的亡親除罪。錢弘俶將此經藏於他所造之塔中，更強化了他造塔「追薦」之目

的。

《寶篋印經》曾被多次翻譯，單就不空（705-774）一人就曾譯過二次，皆收入

於《大正藏》，編號為 1022A和 1022B。155有趣的是，從藏於〈錢弘俶塔〉的《寶

篋印經》內容來看，其選擇的是編號 1022A的版本，因為經文出現「爾時世尊說

是陀羅尼時，從朽塔處有七寶窣堵波自然涌出，高廣嚴飾，莊嚴微妙，放大光明」

148  引文出於釋玄奘口述，釋辯機筆受，《大唐西域記》，卷九，頁 920上。
149  引文出於釋不空譯，《寶篋印經》，頁 711上 -中；同本異譯的內容請見該經，頁 713中。
150  引文出於釋不空譯，《寶篋印經》，頁 711中；同本異譯的內容請見該經，頁 713下。
151  引文出於釋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三，頁 394下。
152  內容請見釋不空譯，《寶篋印經》，頁 711上 -中。
153  在此《寶篋印陀羅尼經》中提到「眾人或見塔形、或聞鐸聲、或聞其名、或當其影

3 3 3

，罪障悉
滅，所求如意，現世安穩，後生極樂」，詳見釋不空譯，《寶篋印經》，頁 714中。

154  有關尊勝陀羅尼經幢的影子也具有同樣除罪的功能之相關研究，詳見劉淑芬，〈『佛頂尊勝陀羅
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一〉，頁 152-155。

155  由於釋施護（？ -1017）也曾對此陀羅尼經作過翻譯，詳見釋施護譯，《一切如來正法祕密篋印
心陀羅尼經》，但由於他入京譯經的年代始於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二月，因此該譯本應在
錢弘俶印經之後，並不為當時的錢弘俶所知，故本文僅限於討論不空的譯本。該譯本請見《大
正藏》，第 19冊，頁 710上 -71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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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句，156不但符合鄮縣阿育王塔自地涌出的劉薩訶傳奇，也證明了經常放光的它

實具有神奇的威力。錢弘俶以鄮縣阿育王塔為模範，並將《寶篋印經》藏於諸塔之

中，其所造之塔自然也提升到了同樣的等級。

結　　論

在佛教的國度裏，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的神異傳說造就了各地阿育王塔信仰的

流傳，中土也不例外，吳越國所管轄之地的鄮縣阿育王塔就是其中之一。該塔塔身

四面浮雕薩埵太子捨身飼虎變、快目王捨眼變、月光王捐捨寶首變和尸毗王割肉貿

鴿變，這四個本生故事正是西域佛教美術中流行的題材，所以在阿育王塔上刻劃這

四變相極有可能是西行求法的高僧，將當時聖地流行的本生故事造像傳統帶回，進

而流行於中土。這些本生故事代表著布施波羅蜜的精神，完全體現發大願以利他人

的大乘菩薩思想。此外，它們與具有釋迦牟尼佛和法身象徵意義的「塔」作結合，

以強調釋迦牟尼在諸多前世裏，發願捐捨身命，以求佛道，而其功德修行於累世之

間逐漸具足圓滿，終於在現在世，釋迦牟尼證得涅槃之境界，得道成佛。

有些學者指出，阿育王塔的信仰與轉輪聖王有關，但在信仰流傳的過程中，

它也會產生質變。該信仰流傳至鄮縣，自劉薩訶的傳說開始，阿育王塔就因具有

「除罪」的功能，得到許多信徒的擁戴，「除罪」已成為鄮縣阿育王塔信仰重要的特

質。歷代的靈驗事跡也使其盛行不墜，信徒日益增多，或前往頂禮、或奉迎、或摹

造，上至王室，下至僧俗皆深信不移。它的重要性早在七世紀中葉的《感通錄》中

就已經凸顯出來，因為當時在震旦十九處的舍利塔之中，它被列為諸塔之首，甚至

到了十三世紀的文獻出現「獨鄮陰之塔顯示世間，可獲瞻禮」的紀錄，157愈發顯得

該塔之珍貴。

吳越國錢氏家族因地緣之故，深受鄮縣阿育王塔傳說和信仰的影響，在十世

紀初，錢鏐將鄮縣阿育王塔當作聖物一樣地奉迎至杭州供養，其子孫也對它十分地

重視和禮敬。錢弘俶這位吳越國的末代國王秉承著家族崇佛之傳統，除了建寺、

造塔、立幢不遺餘力之外，還分別於乙卯（955）、乙丑年（965）和建造雷峰塔之

時，以鄮縣阿育王塔為範本，造〈錢弘俶塔〉。而在錢弘俶造塔的前後，有不少例

156  引文出於釋不空譯，《寶篋印經》，頁 711下 -712上。
157  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四，頁 32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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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是為亡者追薦、除罪而造阿育王塔，因此，他也極有可能也是為了其亡者而造

〈八万四千寳塔〉。此外，也可能如《雜寶藏經》所言：「仰造塔廟，供養作福。以

造塔廟作福因緣，天即大雨，五穀豐熟，人民安樂。」158造塔也可以加上為積功德、

求福祐的目的而作，159也符合其祖〈武肅王遺訓〉之「心存忠孝，愛兵恤民」的教

誨。160

〈錢弘俶塔〉中還藏有印製的《寶篋印經》，它不但能除去亡者墮入阿鼻地獄之

重罪，同時，但凡塔中藏經，該塔也就變成是七寶塔，所藏者即為「三世如來全身

舍利」，所以即便是該塔的影子也具有同樣除罪的強大威力，更有助於為亡者追薦

之功效，令錢弘俶造塔的初衷有了更強的除罪保證。

五代所流傳的《寶篋印經》有二個譯本，錢弘俶特意選擇載有自地涌出內容的

1022A版本，再度強調〈錢弘俶塔〉與鄮縣阿育王塔之間的聯繫，而後者的信仰在

吳越國受到無比的重視，甚至佛教界的領袖贊寧還將特意為它作傳，傳誦其靈驗事

跡，說明它能為國為民謀福利。〈錢弘俶塔〉因內藏該經，使得它提升至如同鄮縣

阿育王塔一樣，具有靈驗的效能和崇高的地位。同時，這些塔也分送其轄區之內，

此舉不但將鄮縣阿育王塔崇高的地位再度地推升到極致，也更強化阿育王塔信仰在

當地的延續。

對吳越國而言，錢弘俶在造塔的同時也供養印製《寶篋印經》的作為，似乎有

著「風行草偃」的影響。從表 2所列舉的遺存中可見端倪，因為它們不論是造型，

或是塔身的圖像皆與〈錢弘俶塔〉並無太大的差異，應皆是仿鄮縣阿育王塔之作，

從序號 01和序號 06（圖 18）的造塔題記內容來看，都是為了追薦亡者而造；又如

乙丑年（965），清河弟子張從軫等諸人和其眷屬「俻銀瓶，并育王銅塔
3 3 3 3

盛貯（舍

利），并銅尊像。闔／家眷屬共贖寶篋陁羅尼
3 3 3 3 3

及造功德經等十二卷，諸般珍寶、寶

158  吉迦夜、釋曇曜譯，《雜寶藏經》，卷六，頁 479中。
159  李玉珉，〈中國早期佛塔溯源〉，頁 78。
160  引文出於錢文選編，《錢氏家乘》，第 32冊，頁 306。此遺訓的影響亦可從歷代吳越國王的〈告
水府文銀簡〉看出端倪，雖然銀簡是屬於道教科儀下的產物，但是製作銀簡乃是為國為民的
祈願書，因為銀簡多是國泰民安、禳災除害等的內容，相關研究請見王士倫，〈五代吳越國王
投簡〉，頁 289-294；趙幼強，〈唐五代吳越國帝王投簡制度考〉，頁 31-36。而兩件錢弘俶所作
的銀簡資料則出版於黎毓馨主編，《地涌天寶─雷峰塔及唐宋佛教遺珍特展》，頁 26-29。此 
外，錢弘俶於乾德三年（965）所造的經幢亦能表現他恪遵祖訓的例子，也就是在鄮縣阿育王
塔所供養的杭州寺院，即後來的梵天寺造立經幢，其〈建幢記〉中，亦提及「所願家國恆康，
封疆永肅，祖世俱乘於多福，宗親常沐於慈恩」的大願，該記全文詳見阮元編，《兩浙金石
志》，卷五，頁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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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寶鏡、／金銀、隨年錢、發願文疏，永充鎮塔供養
3 3 3 3 3 3

。」161雖然他們有舍利可以奉

安於阿育王銅塔之中，但還是同樣地奉上了《寶篋印經》，再進一步地將此二者同

時供奉於寺院建築的塔之中。此造塔記的出現正足以說明吳越國王室造塔藏經既深

且廣的影響，當時的官吏和時人皆知曉阿育王塔與《寶篋印經》之間的關聯和對其

之重視。可見十世紀的吳越國道俗造阿育王塔者還不在少數，甚至到了宋乾興元年

（1022）還有台州臨海縣人為其亡妻造阿育王塔，錢弘俶對此信仰實有不小的延續

之功。

〈錢弘俶塔〉的流布更增強阿育王塔信仰發展的力度，江南各地也受到他的影

響，宋元時期，除了鑄造許多金屬塔之外，162還有許多南方的寺院之中也建造了大

型的阿育王塔。163這種影響甚至也隨著「錢弘俶用五金鑄千萬塔，以五百遣使者

頒日本」， 164使得〈錢弘俶塔〉在日本受到重視和模仿。由於五代吳越國與日本的

往來本來就十分地頻繁， 165而阿育王寺又是佛教文化輸日的發祥地之一，166八世紀

時，日人所敬重的鑑真就是從該寺攜帶了鄮縣阿育王塔的塔樣赴日，所以十世紀

的日本應該對於〈錢弘俶塔〉並不陌生，似乎也間接促使日本自鎌倉時期（1192-

1333）開始建造許多大型的寶篋印塔。167錢弘俶不但承接自四世紀以來鄮塔舍利靈

驗感通的傳統，同時也在吳越國轄區之中，促進阿育王塔信仰的持續發展。他造塔

的舉動無疑地是將鄮縣阿育王塔的信仰注入一劑全效的強心針，使得該信仰在蓬勃

發展之餘，讓作為心臟的鄮縣阿育王塔輸送更多的血液養份至吳越轄區各地和日

本，甚至今日的寧波阿育王寺，即鄮縣阿育王寺的舍利殿仍供奉著阿育王塔，168可

161  此段引文出於《清河弟子造塔記錄》碑，此方碑文於 1984年自浙江平陽寶勝寺東塔第二層北
面壁龕內出土，拓片和全文請見陳余良，〈浙江平陽寶勝寺雙塔及出土文物〉，頁 80-81；黎毓
馨主編，《地涌天寶─雷峰塔及唐宋佛教遺珍特展》，頁 56-57。

162  請參考表 2。
163  舉例請見村田治郎，〈中華における阿育王塔形の諸塔例〉，頁 48-53；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セ
ンター編，《中日石造物の技術的交流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宝篋印塔を中心に》，頁 7-68。

164  程秘，《洺水集》，卷七，頁 337。
165  吳越國和日本之間的關係著述頗多，請參見西岡虎之助，〈日本と吳越との交通〉，頁 32-45；
木宮泰彥，《日華文化交流史》，頁 239-253；余又蓀，《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頁 190-230；王
心喜，〈五代吳越國時期寧波與日本海外貿易年次及特點探討〉，頁 145-154；王力，〈寶篋印經
塔與吳越國對日文化交流〉，頁 29。

166  林士民，〈淺談寧波“海上絲綢之路”歷史發展與分期〉，頁 40-41。
167  小川貫弌，〈錢氏吳越國の佛教に就て〉，頁 56-57；舉例請參考閻愛賓、路秉杰，〈雷峰塔地 
宮出土金塗塔考證〉，頁 21-22；王力，〈雷峰塔地宮出土金塗塔考證〉，頁 31；シルクロード 
学研究センター編，《中日石造物の技術的交流に關する基礎的研究：寶篋印塔を中心に》， 
頁 69-75。

168  金申，〈吳越國王造寶篋印阿育王塔〉，頁 125；筆者在 2007年 11月參訪該寺時，即看到了阿
育王塔，也可以證實上述資料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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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該信仰歷久不衰，至今仍受信徒擁戴。

〔後記〕

若拙文尚有可讀之處，全因兩位菩薩級別的匿名審查者不吝指正，以及李玉珉

教授在百忙之中，不厭其煩地再三指正，令朽木稍得雕鑿之幸，若有不當之處，自

然是朽木之過。而拙作之完成感謝下述之單位和諸位大德：資料蒐集期間承蒙考古

界前輩牟永抗教授、臺南藝術大學黃翠梅教授、浙江省博物館歷史部黎毓馨主任、

國立故宮博物院李玉珉研究員和臺灣師範大學白適銘教授因基於對學術之熱忱，協

助孟浪的筆者在浙江各地和日本等地順利地考察和提供相關資料；以及好友蘇玲怡

協助釋讀資料。再者，以下各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慨然無私地提供筆者方便，得以目

驗館藏的相關作品，謹此致謝，如浙江省博物館陳浩館長、黎毓馨主任、陳平和顧

幼靜兩位研究員，溫州市博物館金柏東館長及其徵集保管部伍顯軍主任，海寧市博

物館高而申館長，東陽市博物館陳榮軍館長，蘇州博物館錢公麟館長，（前）東京

國立博物館小泉惠英博士，奈良國立博物館稻本泰生博士和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竹浪

遠博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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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現存〈錢弘俶塔〉基本資料一覽表
169

序號
材質
序號

紀年 出土地點 轄區
尺寸
(cm) 銘文 現藏地 備註169

01 銅01
955
乙卯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高22.2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小」字編號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37；
《東》頁162下
參考資料01
典藏號215

02 銅02
955
乙卯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高17.5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全」字編號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84-85；
《東》頁165下；

《地1》頁70-71；
《地2》頁184-185
參考資料01

03 銅03
955
乙卯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高13.4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金」字編號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86-87；
《東》頁165上；

《地1》頁78-79；
《地2》頁192-193
參考資料01

04 銅04
955
乙卯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高14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88
參考資料01

05 銅05
955
乙卯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高23.2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大」字編號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89；
《東》頁161下
參考資料01

06 銅06
955
乙卯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高13.1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尔」字編號（四 
面皆有）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90；
《東》頁162上；

《地1》頁68-69；
《地2》頁182-183
參考資料01

169  備註欄之圖版出版品的略語說明：
 《天》：黎毓馨主編，《天覆地載─雷峰塔天宮阿育王塔特展》
 《地 1》：中台山博物館編，《地涌天寶─浙江省博物館珍品特展》
 《地 2》：黎毓馨主編，《地涌天寶─雷峰塔及唐宋佛教遺珍特展》
 《東》：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省博物館典藏大系．東土佛光》
 《契》：張燕昌編，〈金石契〉，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六》
 《索》：馮雲鵬、馮雲鵷編撰，《金石索》，第一冊
 《塔》：戈思明主編，《雷峰塔─秘寶與白蛇傳奇展》
 《聖》：奈良国立博物館編，《聖地寧波　ニンボー》
 《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雷峰塔遺址》
 《寧》：董貽安編，《寧波文物集粹》
 《寶》：出光美術館，《地下宮殿の遺寶─中國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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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材質
序號

紀年 出土地點 轄區
尺寸
(cm) 銘文 現藏地 備註169

07 銅07
955
乙卯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高16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人」字編號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91；
《地1》頁74-75；
《地2》頁188-189
參考資料01

08 銅08
955
乙卯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高13.4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了」字編號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92-93；
《地1》頁76-77；
《地2》頁190-191
參考資料01

09 銅09
955
乙卯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高18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大」字編號

嘉興

博物館

《天》頁103-105
參考資料02

10 銅10
955
乙卯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浙江天台

國清寺
參考資料01

11 銅11
955
乙卯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高13.1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三」字編號

浙江省

博物館

《地1》頁72-73；
《地2》頁186-187
參考資料01

12 銅12
955
乙卯歲

1953年福建
連江縣城南

一座小石塔

中出土

福州 ？
「吴越國王錢弘俶

敬造…」

福建

博物院
參考資料03

13 銅13
955
乙卯歲

1971年福建
閩侯龍台山

遺址出土

福州
高21.5
邊長8

題記含「乙卯歲」
福建

博物院
參考資料04

14 銅14
955
乙卯歲

1982年浙江
臨安玲瓏站

附近田磡出

土

杭州
高14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了」字編號

臨安市

文物館

《天》頁102
參考資料05

15 銅15
955
乙卯歲

2003年浙江
海寧元代智

標塔地宮出

土

編號智地：

15

秀州
高13.4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 
國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 
乙卯歲記」

「万」、「千」字

編號

海寧市

博物館

《天》頁99-101；
《地1》頁88-89
參考資料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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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材質
序號

紀年 出土地點 轄區
尺寸
(cm) 銘文 現藏地 備註169

16 銅16 955
乙卯歲

1956年浙江
寧波天封塔
頂發現

明州
高29.5
邊長9.6

銅塔鑄銘：

「吴越國王錢弘
俶敕（敬）造凡
八万四千寶塔乙卯
歲記」
（「凡」字極有可
能是塔的編號）

寧波
天一閣
博物館

《寧》圖版97
參考資料07

17 銅17 955
乙卯歲

台州市出土 台州 ？ ？
浙江省
博物館

參考資料08

18 銅18 955
乙卯歲

浙江嵊州長
樂出土

越州 殘高9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金」字編號（四
面皆有）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39；
《東》頁163-164
參考資料08

19 銅19 955
乙卯歲

1955年浙江
崇德縣（今
桐鄉市）崇
福寺西塔出
土

秀州
高21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己」、「一」字
編號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97；
《地1》頁66-67；
《地2》頁180-181
參考資料09 

20 銅20 955
乙卯歲

1963年浙江
東陽中興寺 
塔（南寺塔）
出土

婺州
高22.3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東陽市
博物館

《地1》頁80-81；
《地2》頁194
參考資料10

21 銅21 955
乙卯歲

1963年浙江
東陽中興寺 
塔（南寺塔）
出土

婺州
高22
邊長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東陽市
博物館

《地1》頁82-83；
《地2》頁195
參考資料10

22 銅22 955
乙卯歲

1918年日本
和歌山縣東
牟婁郡那智
之經塚遺跡
出土

日本
高20.5
邊長

8.1*7.9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化」字編號

東京國立
博物館

《聖》圖版34
參考資料11

23 銅23 955
乙卯歲

X 日本
高20.5
邊長

7.9*7.8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化」字編號

原福岡
誓願寺藏
現藏於
九州國立
博物館

《聖》圖版33
參考資料11

24 銅24 955
乙卯歲

X 日本
高46.9
邊長

7.9*7.9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仁」字編號

原京都
金胎寺藏
現藏於
醍醐寺
寶物館

參考資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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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材質
序號

紀年 出土地點 轄區
尺寸
(cm) 銘文 現藏地 備註169

25 銅25
955
乙卯歲

X 日本

高20.8
邊長

7.8*7.5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向」字編號

大阪

金剛寺藏
參考資料11

26 銅26
955
乙卯歲

X 日本

高21.8
邊長

7.7*7.6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安」字編號

奈良國立

博物館

《聖》圖版35
參考資料12

27 銅27
955
乙卯歲

X 日本

高21.5
邊長

7.7*7.7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安」字編號

東京

永青文庫
參考資料12

28 銅28
955
乙卯歲

X 日本

高15.2
邊長

7.4*7.7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乙」字編號

兵庫黑川

古文化研

究所

參考資料12

29 銅29
955
乙卯歲

X 日本

高21 
邊長

8.0*7.7

銅塔鑄銘「吴越國 
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安」字編號

京都藤井

孝昭氏藏
參考資料12

30 銅30
955
乙卯歲

X 日本

高46.4
邊長

8.3*8.3
？

大阪

來迎寺
參考資料12

31 銅31
955
乙卯歲

韓國南鮮

出土
韓國 ？

塔內有編號：

「德」

日本

私人收藏
參考資料13

32 銅32
955
乙卯歲

？ 美國

高13.2
邊長

8.1*7.9
？

美國

哈佛大學

美術館

典藏號1930.105170

170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供此項資料，其網頁為Mainiature Stupa with Illustrations of Jataka Tales. 
Harvard Art Museum. http://www.harvardartmuseums.org/collection/detail.dot?objectid=1930.105&star
tDate=&sort=Accession+%23&objtitle=&department=&subject=&century=&endDate=&object=&sort
InSession=false&historicalPeriod=1596&viewlightbox=false&mediaTek=&relatedworks=false&creatio
nPlaceTerm=%28Any%29&accession=&origPage=1&artist=&creationPlace=&culture=&fulltext=&pc
=1&page=1 (Retrieved April 1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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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材質
序號

紀年 出土地點 轄區
尺寸
(cm) 銘文 現藏地 備註169

33 鐵01
965
乙丑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高21.2 
邊長

10.5

鐵塔底板鑄銘「吴 

越國王俶／敬造寳 
塔八万／四千所，

永充供／養，時乙

丑歲記」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94-95；
《東》頁167
參考資料01
典藏號214

34 鐵02
965
乙丑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高22 
邊長

10.5

鐵塔底板鑄銘「吴 

越國王俶／敬造寳 
塔八万／四千所永

充供／養時乙丑歲

記」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96；
《東》頁168
參考資料01

35 鐵03
965
乙丑歲

1957年浙江
金華萬佛塔

基龍宮出土

婺州 ？ ？ ？ 參考資料01

36 鐵04
無，但應

為965乙
丑歲

1996年上海
嘉定元代法

華塔地宮出

土

秀州 ？ ？
上海

博物館

嚴重殘損

參考資料14

37 鐵05
965
乙丑歲

1969年河北
靜志寺塔地

宮出土

定州

高19.7
邊長

10.3*9.9

鐵塔底板鑄銘「吴 

越國王俶／敬造寳 

塔八万／四千所，

永充供／養，時乙

丑歲記」

河北省

博物館

《寶》頁123
圖版4
參考資料15

38 鐵06
965
乙丑歲

1971年浙江
紹興市區物

資公司工地

（現大善塔

附近）出土

越州
高25.5
邊長10

鐵塔底板鑄銘「吴 
越國王俶／敬造寳 
塔八万／四千所，

永充供／養，時乙

丑歲記」

紹興市

博物館

《天》頁42
參考資料16

39 鐵07
965
乙丑歲

浙江紹興 越州
高21
邊長10

？

紹興古越

閣張笑榮

先生所有

《天》頁106-109
參考資料17

40 鐵08
965
乙丑歲

1987年黃岩
靈石寺塔天

宮出土

台州
高17.5
邊長10

鐵塔底板鑄銘「吴 
越國王俶／敬造寳 
塔八万／四千所，

永充供／養，時乙

丑歲記」

台州市

黃岩區

博物館

《天》頁110-113；
《地1》頁86-87；
《地2》頁198-199
參考資料18

41 鐵09
無，但應

為965乙
丑歲

1965年浙江
溫州白象塔

塔身第二層

出土

溫州
高17
邊長10

缺底板
溫州

博物館

《天》頁114-115
參考資料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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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
序號

紀年 出土地點 轄區
尺寸
(cm) 銘文 現藏地 備註169

42 鐵10
965
乙丑歲

1966年浙江
瑞安北宋慧

光塔塔身出

土

溫州
高17.2
邊長10

鐵塔底板鑄銘「吴 
越國王俶／敬造 
寳塔八万／四千 
所，永充供／養，

時乙丑歲記」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98；
《東》頁166；
《地1》頁84-85；
《地2》頁196-197
參考資料20

43 鐵11
965
乙丑歲

1988年河南
鄧州北宋福

勝寺塔地宮

出土

鄧州
高25.5
邊長8

？ ？ 參考資料21

44 鐵12
965
乙丑歲

1988年河南
鄧州北宋福

勝寺塔地宮

出土

鄧州
高25.5
邊長8

？ ？ 參考資料21

45 銀01

無，但地

宮封閉年

代應不晚

於壬申年

（972）

2001年浙江
杭州雷峰塔

地宮出土

杭州

高35.6
邊長

12.5
無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71-83；
《雷》頁130-158；
《塔》頁62-67 
參考資料22

46 銀02

無，但塔

身竣工的

年代應為

太平興

國二年

（977）

2000年浙江
杭州雷峰塔 
遺址（天宮）

出土

杭州
高33.4
邊長12

無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54-70；
《地1》頁50-65；
《聖》頁42-43圖27
參考資料23

47 拓01
955
乙卯歲

山陰（會稽） 越州 X

拓銘「吴越國王 
／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塔內有編號「保」

X
《契》頁4876-
3878
參考資料24

48 拓02
955
乙卯歲

X X X

拓銘「吴越國王 
／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寳／塔乙 
卯歲記」

X
《索》頁423-424
參考資料25

參考資料 01：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金華市萬佛塔塔基清理報告〉，頁 42、圖 10、圖 12；浙
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金華萬佛塔出土文物》；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 
理〉，頁 14。

參考資料 02：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金華市萬佛塔塔基清理報告〉，頁 42、圖 10；嘉興市文化 
局，《嘉興博物館館藏文物精品集．器物卷》，頁 142-143。

參考資料 03： 林釗，〈福建省四年來發現的文物簡介〉，《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 11期，頁 89；
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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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04： 張秀民，〈五代吳越國的印刷〉，頁76，註3；福建博物院編，《福建博物院文物珍 
品》，頁107，圖106。《福建博物院》，http://www.fjbwy.com/content.asp?nType= 
2&id=184。

參考資料05： 黎毓馨，〈雷峰塔天宮出土的銀阿育王塔─兼談吳越國王錢（弘）俶造八萬四千

塔與藏經〉，頁19，註11；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15。
參考資料0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寧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海寧智標塔》，頁

59-63。
參考資料07： 張秀民，〈五代吳越國的印刷〉，頁76，註3；董貽安主編，《寧波文物集粹》，

頁204，圖版9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雷峰塔遺址》，頁257；黎毓馨，
〈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14。

參考資料08： 王士倫，〈吳越浮屠　匠心獨具─兼談喻皓〉，頁119；王士倫，〈寺塔之建　倍
于九國─兼談喻皓〉，頁125；王力，〈寶篋印經塔與吳越國對日文化交流〉，頁
28。

參考資料09： 王士倫，〈崇德縣崇福寺拆卸東西兩塔塔頂部分時發現文物四十七件〉，頁62；黎
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14。

參考資料10： 王士倫，〈吳越浮屠　匠心獨具─兼談喻皓〉，頁119；王士倫，〈寺塔之建　倍
于九國─兼談喻皓〉，頁125；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15，
註15；陳榮軍，《東陽寶薈─東陽市博物館藏品集．銅鳴金爍篇》，頁143。

參考資料11： 岡崎讓治，〈銭弘俶八萬四千塔考〉，頁114-118；関根俊一，〈銭弘俶八萬四千塔 
について〉，頁13-15。

參考資料12： 関根俊一，〈銭弘俶八萬四千塔について〉，頁13-15。
參考資料13： 黎毓馨，〈雷峰塔天宮出土的銀阿育王塔─兼談吳越國王錢（弘）俶造八萬四千

寶塔與藏經〉，頁19，註10；梅原末治，〈吳越王　錢弘俶　八萬四千〉，頁288。
參考資料14：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嘉定法華塔元明地宮清理簡報〉，頁12、圖15；黎

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15。
參考資料15： 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頁47；金申，〈吳越國王造阿育王

塔〉，頁51，圖13；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15。
參考資料16： 高軍，《紹興文物精華》，頁118；張秀民，〈五代吳越國的印刷〉，頁76，註3；

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13、15。
參考資料17：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15、註29。
參考資料18： 台州地區文管會、黃岩市博物館，〈浙江黃岩靈石寺塔文物清理報告〉，頁255-

256，圖15；頁258，圖版參.5；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15。
參考資料19： 溫州市文物處、溫州市博物館，〈溫州市北宋白象塔清理報告〉，頁3-5、圖3；黎

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15。
參考資料20： 浙江省博物館，〈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頁52；黎毓馨，〈阿育王塔的

發現與初步整理〉，頁15。
參考資料21： 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鄧州市福勝寺塔地宮〉，

頁45，圖7、圖20；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15、註36。
參考資料2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宮發掘簡報〉，頁11-12，圖16、圖

20-2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雷峰塔遺址》，頁130-158；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黎毓馨，〈杭州雷峰塔地宮的清理〉，頁19，圖版捌.2；戈思明主編，
《雷峰塔─秘寶與白蛇傳奇展》，頁62-67。

參考資料2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宮發掘簡報〉，頁6，圖18；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雷峰塔遺址》，頁66-67。

參考資料24：張燕昌編，〈金石契〉，頁4876-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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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非〈錢弘俶塔〉之阿育王塔基本資料一覽表
171172

序號
分類
序號171 紀年 出土地點

吳越
轄區

材質
尺寸
(cm) 銘文 現藏地 備註172

01 I-01
乾祐三年

二月十八

日（950）

1987年浙
江黃岩靈

石寺塔天

宮出土

台州 銅製

高8.5
邊長

14.5

銘文位於座邊緣

之平面上：「陳

八娘／為亡妣林

十娘子／女弟子

　造塔一所／永

充供養乾祐三年

（950）／二月

十八日記」

台州市

黃岩區

博物館

《天》頁122-123；
《地1》頁92-93；
《地2》頁200-203；
參考資料01

02 I-02
戊午顯

德五年

（958）

1966年浙
江杭州市

蕭山城厢 
鎮祇園寺

西塔出土

杭州 銅製 高43.5

須彌座上有陰刻

的銘文：「弟子

夏承厚并妻林

一娘／闔家眷

属，捨淨財鑄／

真身舍利塔兩

所，恐有／多生

罪障業障，並／

願消除，承茲／

靈善，願往生西

方／淨土，戊

午顯德五／年

（958）十一月
三日記」

杭州市

蕭山區

博物館

《天》頁128-129；
《地1》頁104-105；
《地2》頁214-217
參考資料02

171  分類是以是否有紀年銘來區分，共分為三種類型，「I」為有確切年號者；「II」為干支紀年者；
「III」為無紀年者，並依出土年代順序排序。

172  備註欄之圖版出版品的縮寫說明：
 《上》：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上海考古精粹》
 《中》：張馭寰、羅哲文，《中國古塔精萃》
 《天》：黎毓馨主編，《天覆地載─雷峰塔天宮阿育王塔特展》
 《地 1》：中台山博物館編，《地涌天寶─浙江省博物館珍品特展》
 《地 2》：黎毓馨主編，《地涌天寶─雷峰塔及唐宋佛教遺珍特展》
 《育》：村田治郎，〈中華における阿育王塔形の諸塔例〉
 《京》：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滙編》
 《東》：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省博物館典藏大系．東土佛光》
 《青》：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
 《契》：張燕昌編，〈金石契〉
 《聖 1》：南京市博物館編，《聖塔佛光》，南京：南京市博物館，2009
 《聖 2》：南京市博物館編，《聖塔佛光》，南京：南京市博物館，2010
 《藝》：帝國工藝會編，《支那工藝圖鑒．第壹輯．金工編（下）》
 《蘇》：蘇州博物館編著，《蘇州博物館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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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分類
序號171 紀年 出土地點

吳越
轄區

材質
尺寸
(cm) 銘文 現藏地 備註172

03 I-03
戊午顯

德五年

（958）

1966年浙
江杭州市

蕭山城厢 
鎮祇園寺

東塔出土

杭州 銅製 高33.5
須彌座上有陰刻

的銘文同上

杭州市

蕭山區

博物館

《地1》頁106-107；
《地2》頁213
參考資料02

03-1 I-03-1
顯德五年

（958）
拓片

【蕭山】
杭州 X X

須彌座上刻有銘

文：「弟子夏承

厚并妻林一娘／

闔家眷属，捨淨

財鑄／真身舍利

塔兩所，恐有／

多生罪障業障，

並／願消除，承

茲／靈善，願往

生西方／淨土，

戊午顯德五／年

（958）十一月
三日記」

北京

圖書館

《契》頁4890-4895；
《京》頁155
參考資料03
編號各643

04 I-04
北宋雍

熙三年

（986）
？ ？ 銀製 高31.8

「雍熙三年

（986）」之
銘：待查

法國

居美

博物館

《育》頁46

05 I-05
北宋大中

祥符元年

（1008）

1 9 2 7年 6
月四川龍

安府江油

縣某廢寺

出土

X
四川

銅製

高1尺4
寸5分
座4寸
分

台座上方周邊刻

有「祥符元年

（1008）五月朔
日大比丘／知因

敬造舍利寶塔／

□為父母一切眾

生□□時／成佛

所願如是」

京都伊

藤庄兵

衛氏藏

《藝》圖版59-60
參考資料14

06 I-06
慶曆七年

（1047）

1993年浙
江安吉縣

安成靈芝

塔天宮出

土

湖州 銀製
高27
邊長11

台座底部四邊鐫

刻行書銘文：

「安吉縣永安鄉

城南保奉佛女弟

子裴氏三娘／將

妝奩浪銀製造塔

一所安真身舍利

佛骨／舍入永安

院塔心內資荐夫

主施十二郎慶／

曆七年（1047）
歲次丁亥四月朔

日畢工記銀匠李

宥昌」

安吉縣

博物館

《天》頁130-133；
《地2》頁218-219
參考資料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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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分類
序號171 紀年 出土地點

吳越
轄區

材質
尺寸
(cm) 銘文 現藏地 備註172

07 I-07
熙寧四年

（1071）

1965年浙
江溫州白

象塔塔身

第三層出

土

溫州 磚製

山花蕉

葉長41
寬14.5
塔身

45*45
厚5

山花蕉葉2件
編號14背刻「奉
為四恩、三有，

法界有情者，

／熙寧四年

（1071）辛亥中
秋望日題」

編號12「前資院
主皆□唯湛施

錢，建造／阿育

王寶塔 一所并
蓋亭等」

溫州

博物館

《天》頁135-139
參考資料20

08 I-08
宋紹興

二十五年

（1155）

1967年安
徽青陽縣

南宋地宮

出土

池州

（非

其轄

區）

銅製

高32.5
底寬

12.4

塔外記事銀版

「紹興二十五

年（1155）九月
二十日下工起

塔，住持長老宗

景施銀牌子記」

安徽省

博物館

《青》圖版1324；
《中》頁94上
參考資料13

09 II-01
歲次乙卯

（955）

1978年江
蘇蘇州瑞

光寺塔第

三層塔心

的天宮／

窖穴出土

蘇州 銅製
高26.8
邊長15

台座之上隔版刻

銘「蘇州長州縣

通賢鄉清信弟子

／顧彥超將亡婦

在生衣物敬舍／

鑄造釋迦如／來

真身舍利／寶塔

壹所／伏用資薦

／亡妣胡氏五娘

／子生界永充供

養／歲次乙卯

（955）十月日
捨」

蘇州

博物館

《蘇》頁188-196
參考資料06

10 II-02
丙辰歲

（956）

1963年浙
江東陽中

興寺塔（

南寺塔）

發現

婺州 銅製
高20
底寬9

僧人所捨

銘文「僧紹崧伏

為四恩三有／造

此寶塔一所永充

／供養丙辰歲

（956）」

東陽市

博物館

《天》頁125 ；
《地1》頁98-99；
《地2》頁206-207
參考資料07

11 II-03
丙辰歲

（956）

1963年浙
江東陽中

興寺塔（

南寺塔）

發現

婺州 銅製
高20底
寬9

僧人所捨

銘文「僧智明

守嚴同發心各

／為父進造金

銅寶／塔一所永

充供養／丙辰歲

（956）記」

東陽市

博物館

《天》頁126-127；
《地1》頁96-97；
《地2》頁204-205
參考資料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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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分類
序號171 紀年 出土地點

吳越
轄區

材質
尺寸
(cm) 銘文 現藏地 備註172

12 II-04
辛酉歲

（961/ 
1021）

1956年蘇
州虎丘云

巖寺塔第

三層中間

發現

蘇州
鐵製

高11.8
邊長11

在覆蓋的殘破之

絹袱上墨書「辛

酉（961/1021）
歲題」

比較完整的一塊

絹袱上用毛筆

墨書二行字：

「□□惠朗舍此

袱子一枚裹／迦

葉如來真身舍利

寶塔」

另一塊泛栗殼色

之殘絹殘有「舍

永充」墨字

蘇州

博物館

《蘇》頁36-41
參考資料12

13 III-01 元代

1956年浙
江海鹽元

代鎮海塔

塔身發現

秀州 鐵製

高21.5
邊長

8.5
X

海鹽縣

博物館

《天》頁142-143；
《地》頁110-111
參考資料19

14 III-02 元代

1956年浙
江海鹽元

代鎮海塔

塔身發現

秀州 鐵製

高21.5
邊長

8.5
X

海鹽縣

博物館

《天》頁142-143；
《地》頁112-113
參考資料19

15 III-03 北宋

1957年浙
江金華萬

佛塔基龍

宮出土

婺州
鐵製

高12
邊長8

X
浙江省

博物館

《天》頁134；
《東》頁167上
參考資料18

16 III-04 X

1963年浙 
江東陽中 
興寺塔（南

寺塔）發

現

婺州 銅製

高38.6
邊長

16.5* 
16.5

塔座面沿塔身四

邊鑄有陽文之銘

文「吳越國龍冊

寺彌陀會／弟子

潘彥溫妻王十一

娘／男仁大闔家

眷屬／造此塔永

充供養」

塔頂鑄有「十

月」、背面鑄有

「十四」之陽文

（位於坐面）

座之內側有題款

「勾當僧惠歸」

東陽市

博物館

《地1》頁94-95；
《地2》頁210-211；
《青》頁367
參考資料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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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分類
序號171 紀年 出土地點

吳越
轄區

材質
尺寸
(cm) 銘文 現藏地 備註172

17 III-05 X

1963年浙
江東陽中 
興寺塔（南
寺塔）發
現

婺州 銅製
高34.5
底寬
12.5

X 東陽市
博物館

《天》頁124；
《地1》頁100-101；
《地2》頁208-209
參考資料07

18 III-06 X

1963年浙
江東陽中 
興寺塔（南
寺塔）發
現

婺州 銅製
高20
邊長9 X 東陽市

博物館
《地1》頁102-103；
《地2》頁212

19 III-07 X

1965年浙
江溫州白
象塔塔身
第一層出
土

溫州 漆製
殘高
19.3
面寬12

X 溫州
博物館

《天》頁116-119
參考資料10

20 III-08 ？

1967年浙
江寧波阿
育王寺出
土？

明州 銅製
高30
（？）

？
寧波
博物館

《中》頁104下
參考資料11

21 III-09 歲次乙卯

1978年江
蘇蘇州瑞
光寺塔第
三層塔心
的天宮出
土

蘇州
銅製 高32.5 X 蘇州

博物館
《蘇》頁198-199
參考資料08

22 III-10 X

1995年上
海松江李
塔明地宮
出土

秀州 鐵製
高54.4
座寬20 X 上海

博物館
《上》頁359
參考資料05

23 III-11 五代末年
之物

2000年杭
州雷峰塔
遺址廢墟 
出土（2000
雷遺采：

25）

杭州 銅製
復原約
高20 X 浙江省

博物館
參考資料17

24 III-12 宋代／

北宋

2003年浙
江海寧硤
石元代智
標塔地宮
出土（編
號智地：

14）

秀州 銅製

通高
37.2
塔高
27.6
邊長10

X 海寧市
博物館

《天》頁140-141；
《地》頁108-109
參考資料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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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分類
序號171 紀年 出土地點

吳越
轄區

材質
尺寸
(cm) 銘文 現藏地 備註172

25 III-13

宋代大中

祥符四年

（1011）
為下限年

代173

2008年南
京長干寺

塔地宮出

土

X江
寧府

（南

唐）

木胎

包銀
高120

塔身銘1「揚州
／左廂／進士／

張約／為母／親

捨／北面／薩埵

／太子／飼虎／

變相」

塔身銘2「將士 
／郎守／滑州／ 
助挍／王文／捨 
大／光眀／王施 
／首變／相記」

塔身銘3「揚州
／左廂／弟子／

張重／旺捨／西

面／尸毗／三救

／鴿命／變相／

永記」

塔身銘4「揚州
曾／再遇捨／銀

拾兩／打須大／

拏王變／相演化

／大師可／政与

母／禹十一娘／

捨錢二／貫五百

／文足守／□普

□」

南京市

博物館

《天》頁46-149；
《聖1》頁7-25；
《聖2》頁5-21
參考資料15 

26 III-14
乙卯歲

（偽）

清至民國

仿製
？ 銅製

高14
邊長8

鑄有反體「吴越 
國王錢弘俶敬造

八万四千塔乙卯

歲記」，下有一

「保」字

杭州

歷史

博物館

《天》頁144-145
參考資料19

參考資料01： 台州地區文管會、黃岩市博物館，〈浙江黃岩靈石寺塔文物清理報告〉，頁257-258、圖
版參.4。173

參考資料02： 蕭山市政協文史工作委員會、蕭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蕭山市博物館編，《蕭山文
物》，頁96-97，圖版63；杭州市園林文物局編，《杭州文物精萃─館藏文物圖集》，

頁19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雷峰塔遺址》，頁257。
參考資料03： 張燕昌，〈金石契〉，頁4890-4895；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

刻拓本滙編》，第36冊，頁155。

173  年代係據「金陵長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記」得知，該地宮建於 1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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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04： 王士倫，〈吳越浮屠　匠心獨具─兼談喻皓〉，頁119；王士倫，〈寺塔之建　
倍于九國─談喻皓〉，頁125；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
卷》，頁367（左圖和圖說131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雷峰塔遺址》，

頁260；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20。
參考資料05：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松江李塔明代地宮清理簡報〉，頁16-31；上海市文

物管理委員會編，《上海考古精粹》，頁359。
參考資料06： 蘇州文管會、蘇州博物館，〈蘇州市瑞光塔發現一批五代、北宋文物〉，頁24-25，

圖19；蘇州博物館編著，《蘇州博物館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頁188-
196。

參考資料07： 陳榮軍，《東陽寶薈─東陽市博物館藏品集．銅鳴金爍篇》，頁140-141；黎毓
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20。

參考資料08： 蘇州文管會、蘇州博物館，〈蘇州市瑞光塔發現一批五代、北宋文物〉，頁24-25；
蘇州博物館編著，《蘇州博物館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頁198-199。

參考資料09： 安吉縣博物館編，《安吉文物精華．金銀器》，頁118-11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編著，《雷峰塔遺址》，頁260；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21。

參考資料10： 溫州市文物處、溫州市博物館，〈溫州市北宋白象塔清理報告〉，頁11-12、圖4；
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15。

參考資料11： 張馭寰、羅哲文，《中國古塔精萃》，頁104；Alexander C. Soper,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 III – Japanese Evidenc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Iconography of Chinese Buddhism,” pp. 638-679.

參考資料12： 蘇州市文物保管委員會，〈蘇州虎丘云巖寺發現文物內容簡報〉，頁40，圖18；蘇
州博物館編著，《蘇州博物館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頁36-41。

參考資料13： 張馭寰、羅哲文，《中國古塔精萃》，頁94；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
辭典．青銅卷》，圖版13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雷峰塔遺址》，頁
258；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21、30、註46。

參考資料14： 帝國工藝會編，《支那工藝圖鑒．第壹輯．金工編（下）》，圖版59-60；圖說見帝
國工藝會編，《支那工藝圖鑒．解說．支那の金工》，頁65。

參考資料15： 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21、23；南京市博物館編，《聖塔佛
光》，南京：南京市博物館，2009，頁2-26；南京市博物館編，《聖塔佛光》，南
京：南京市博物館，2010，頁3-21。

參考資料1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寧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海寧智標塔》，頁
54-57。

參考資料1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雷峰塔遺址》，頁66。
參考資料18：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金華市萬佛塔塔基清理報告〉，頁41-47；浙江省文物管

理委員會編，《金華萬佛塔出土文物》，1958。
參考資料19：黎毓馨，〈阿育王塔的發現與初步整理〉，頁21。
參考資料20： 溫州博物館編，《溫州古陶瓷》，圖版104-105；溫州市文物處、溫州市博物館，

〈溫州市北宋白象塔清理報告〉，頁12、圖23-24、圖版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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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錢俶造塔記文 174

敬天修德，人所當行之。矧俶忝嗣丕圖，承平

茲久，雖未致全盛，可不上體祖宗、師仰

瞿曇氏慈忍力所沾溉耶？！凡於萬機 175之暇，口

不輟誦釋氏之書，手不停披釋氏之典者，蓋

有深旨焉。諸宮監尊禮佛螺髻髮，猶

佛生存，不敢私秘宮禁中，恭率珤貝，創窣 176波

於西湖之滸，以奉安之，規橅宏麗，極所未見，

極所未聞。宮監弘 177願之始，以千尺十三層為 177178

率，178爰以事力未充，姑從七級梯，旻 179初志未滿 180

為慊，180計甎灰土木油銕 181瓦石與夫工藝像設

金壁之嚴，通緡錢六百萬，視會稽之應天塔。182

所謂許元 182度者，出沒人間凡三世，然後圓滿

願心。宮監等合力，於 183彈指頃，幻出珤方。184信多

寶如來分身應現，使之然耳。顧元 185度有所不

174  本記的資料來源有出土於雷峰塔遺址的《華嚴經跋》殘碑、《淳祐臨安志輯逸》卷五（以下
簡稱《淳》）、《咸淳臨安志》卷八十二（以下簡稱《咸》），和《武林梵志》卷三（以下簡稱
《武》），詳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雷峰塔遺址》，頁 41、圖 83；施諤，《淳祐臨安志
輯逸》，卷五，頁 720-721；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八十二，頁 873-874；吳之鯨，《武林梵
志》，卷三，頁 48-49。

175  《咸》和《武》皆作「幾」字。
176  《武》多一字「堵」。
177  《武》作「宏」字。
178  《武》作「卒」字。
179  《咸》作「是」字。
180  《武》作「歉」字。
181  《咸》、《淳》和《武》皆作「錢」字。
182  《武》作「玄」字。
183  《咸》作「于」字。
184  《咸》、《淳》和《武》皆作「坊」字。
185  《武》作「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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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塔之成日，又鐫華嚴諸經，圍繞八面，真成

不思議劫數大精進幢。於 186是合十指爪，以贊 187

嘆 187之。塔因名之 188曰皇 189妃云。吳越國王錢俶拜

手謹書于 190經之尾。191」

186  《咸》作「于」字。
187  《淳》、《武》作「歎」字。
188  「因名之」此三字《咸》、《淳》和《武》皆無。
189  《咸》和《武》皆作「黃」字。
190  《咸》和《武》皆作「於」字。
191  造塔記文中的「云。吳越國王錢俶拜手謹書于經之尾。」不見於《淳》之中，而輯錄為「塔，
石刻猶存，而世俗傳譌，遂指為黃皮塔，因書以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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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附宋左街僧統贊甯寶塔傳（補遺）192

阿育王寶塔者，乃真身舍利所藏處也，昔世尊入王舍城乞食，路逢童子聚沙

為戲，見佛威儀，心生歡喜，即以沙土為麵，殷勤奉施，佛授記曰：「此童子吾滅

度後，於閻浮提作鐵輪王，有大威德，四大洲中悉皆臣順，取吾八塔真身舍利，造

塔供養。」佛滅度後，果符昔記。阿育王有大神力，能役鬼神，於一夜中，碎七寶

屑，成八萬四千寶塔，彼時有耶舍尊者，於五指間，放八萬四千道光明，諸天夜叉

眾，各隨光中往四天下，遇八吉祥、六殊勝地，乃安一塔。今皇宋輪王統領國土有

一十九所，顯晦不同，其顯者與國為福，與民為利也，若明州鄮山所現者，乃其一

也。

西晉太康（280-289）中，有劉薩訶者，并州離石人，生在畋家，弋獵為活，

得病至死，見一梵僧語曰：汝罪深重，應入地獄，吾憫汝，故宜往洛下、齊城、丹

陽、會稽，有阿育王寶塔處，頂禮懺悔，得免此苦。既蘇，改業出家，法名慧達，

或云法達，如指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悲惱煩塞投告無

所。偶於一夜，聞地下鐘聲，即精誠懇切，經于三日，忽舍利寶塔從地涌出，光明

騰耀，塔相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五層露盤，四角挺然，四面窗

虛，中懸寶磬，周以天王及諸佛菩薩善神聖僧天人等像，相極精細，瞬目注睛，見

八千像，狀咸悉具焉，可謂神功聖績，非人智之所及也！達既見塔，悲喜無量，晝

夜精勤，禮拜懺悔，瑞應頗多。按傳中劉薩訶者，乃利賓菩薩示現，豈偶然也！

鄮縣古城在勾章東三百餘里，其寶塔即縣界孝義鄉也，〈地誌〉云：「阿育王造

八萬四千塔」，此其一也，〈輿地誌〉云：「釋迦弟子能役鬼神，一日布于四天下，

造佛骨寶塔八萬四千，皆從地出。」〈會稽記〉云：「東晉丞相王導初過江時，有道

人神采不凡，言從海上來相告曰：『昔阿育王同遊鄮縣，安真身舍利塔，阿育王與

真人捧塔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不及，一時俱墮，化為烏石，石如人形。』」〈名

僧傳〉云：「昔有神人奉塔飛行海上，弟子中有未得道者，墮地化為烏石，猶作人

形，上有袈裟紋縷，郡守褚琰遣使取看，奇之至，今村名塔墅，奧名烏石也。」晉

義熙元年（405）安帝勅於鄮山，造塔亭禪室，度二七僧，住持守護。

宋文帝元嘉（424-453）中，遣陳精并道祐廣興創建，鑿基下得大石函，盛玻

璃鍾，覆以銅鏡，又以金合盛銀罌，安三法身舍利，并迦葉佛爪一，其色紅，髮一

192  文出於釋畹荃，《明州阿育王山志續》，卷十三，頁 762-774。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九卷第四期154

莖，伸之數尺，置之成螺。晉文帝詔造木浮圖三級藏之，厚賜供給。竟陵王發使

奉珍異供施，聞三級木塔未至崇敞，欲增成五級，忽夢神人告曰：「阿育王塔無用

增修。」王問其故，答曰：「三十年後，有大力人興世增添耳！」梁武帝普通三年

（522）勅建木浮圖堂殿房廊，賜額阿育王寺，著作顧允祖作碑記記之。大同五年

（539）上座僧綬奏木浮圖隳損，勅岳陽王蕭詧增修至五層，施黃金五百兩，鑄金銅

像四百軀，寫經論五百卷，鑄四大鐵鼎，以鎮四角，勅孫昭凡百供應，付武帝、昭

明二真安於塔內，蕭詧取石函內舍利三顆浴之，咒曰：浮者進上皇帝，其最大者，

浮遣主書吳文寵、僧璉等四法師同進，因勅免莊賦，調給兵士三千人，於寺外莊置

營防衛，定襄侯蕭祗、陳留、阮孝、鄮人黃璣、會稽太守蔡興宗、散騎常侍王仲

和、太學博士顧諧、東宮直侍王仲達、並梁朝名士悉傾心皈向，陳宣帝遙敬此塔，

度二七僧，越州昌樂公楊異、勾章令袁不約信向尤篤。

唐太宗世，鄮縣令王昭遊禮近寺，望見木塔第三層上，有二人立，皆舉手托四

級西南角，遂問僧智悅曰：「何人修塔？」答曰：「不曾修。」因說所見，遣人上塔

驗之，其四層西南角昂栱果壞，令曰：「善神示之，欲弟子修耳。」遂即修之，敏法

師領徒至寺一月，敷講道俗，聚集夜中，有人見百餘梵僧繞塔行道，以此詢眾，寺

僧曰：「此常有之。」永徽元年（650），會稽處士張太元到寺禮塔，與僧智悅連床寢

息，半夜聞塔前誦金剛般若，了了分明，二人往看，一無所覩。垂拱二年（686），

越州士曹唐元默迎塔到州，精嚴供養，女婿楊氏醉入道場，寶塔忽然飛去，元默驚

心，作禮悵望，乃見在西家屋上，即送還本寺。中宗皇帝遠加敬仰，勅送供施，

仍降詔委棲曠和尚如法香火。國清智晞尊者到寺，禮八萬四千拜旋遶數周，忽感

紫文印于右臂，方整明亮，終身不沒，臨終謂弟子曰：「眾聖封印，心無虛焉，吾

定生彌勒內院矣。」肅宗朝，內供奉子璘者兗州人也，歸省所親，經宿嶽廟，神人

告曰：「汝母在此受業。」璘聞，悲不自勝，乃問曰：「我母何罪而至於此。」神曰：

「為師少年頭瘡，多用雞白調藥療之，因招罪苦。」璘告神釋免，神曰：「罪係有分

免即何緣，若要免之，往鄮山禮舍利寶塔。」璘徑到寺，方禮四萬拜，母於塔前雲

裏現身曰：「吾承汝力已生忉利。」璘遂止寺，終身禮敬。唐僧宗亮詩云：「鐵輪王

使鬼神功，靈塔飛來，鄮嶺東有客，不隨流水去，磬敲疎雪淡雲中。」武宗澄汰沙

門，塔止越州府庫。宣宗重興教法，塔入開元寺，鄮山論請，開元固執，觀察判官

蒯希逸判云：「譬如人家寶物失之多年，本主既認，便須給還。」太守王龜依判遣送

歸育王。大中庚午（850），歲正月齋日，八千許人傳塔供養，天花紛紛而落，其花

如雪，眾以手擎，旋即鎔液，至夜初，又放五色光明。是年有新羅僧夜入盜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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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繞亭，亘夜而行，不離本處。懿宗咸通（860-874）中，觀察使楊嚴奏：「舍利寶

塔靈異，實國內福境，勅度三七僧，精嚴香火。」天祐（905-907）中，太守黃晟本

奉化人也，迎塔往故鄉供養，上船頓重，加人助力，亦不能舉，晟嘆曰：「地薄無

緣」，遂止。

錢武肅王貞明二年（916）丙子十二月，遣弟鏵并僧清外源澤等，具船舫香

花，迎舍利寶塔，明年上元夜，廻止四陵岸，放光照明，江中如晝。武肅王躬扶 

彩輦，從行至羅漢寺，廣陳供養。一僧頂戴，手搦一角，忽然墮地，隨手安著，屼

然不動。僧統今諲至晚虔禱，遂見其角火星迸散，始知神力補鑄耳。丁丑（917）

歲勅造木浮圖九層，戊寅（918）二月八日畢工，四月八日安舍利塔第三層七寶龕

中，爾後累歲，凡大會齋日，多覩光明，錢文穆王深加禮敬，以職事殷繁，請僧代 

禮寶塔，其誠信如此。元帥大王戊申（948）重修彩繪，其年九月二十六日放大

光明。周顯德戊午（958）歲二月中，翰林承旨陶 來錫命禮人寺敬禮，見舍利紅

色，自謂吉祥，再拜不已，副使司天少監同至，謂知塔大師義倫曰：「是塔必不

傾側，它日必平陷耳！」至今四月十一日果為延火所焚，舍利寶塔迎在龍華寺。

壬戍歲，王旨再造木塔，遂于第二層安貯中龕，百寶莊嚴，觀瞻者亂目，設黃金

寶座，掛懸珠玉，元帥大王因覽大眾毘尼部，見吉利王為迦葉佛造塔，金薄覆

上，尋遣指揮使凌超重如甃砌莊餙，造檀香殿，雕鎪精麗，百寶珠瓔，風觸振響， 

音如天樂，別造金塔，極麗窮華，設使湘宮往製，胡後前規亦未足侔也，且舍利寶 

塔世人少知靈異，據《感通傳》天人曰：「今鄮縣是阿育王古塔，小塔是賢刼初佛 

者，有迦葉佛臂骨非人，所見羅漢將往鐵圍山。」若究此文，則有二塔，一將往鐵 

圍，是迦葉佛骨，一劉薩訶求出者，是釋迦舍利，乃即今人天恭敬者，且以神功 

不朽，歲記深長，雖補前文，難述未來之瑞應，更祈後哲好編無盡之徽猷，贊寧 

想乾□□筆之餘慮多遺墜，仰炎宋統天之□思，欲播揚與刼齊修，惟高不動者也， 
時開寶五年（972）歲在壬申正朔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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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寶篋印經記 193

寶篋印經記云：應和元年春，遊左扶風，于時肥前國刺史稱唐物，出一

基銅塔示我，高九寸餘，四面鑄鏤佛菩薩像，德宇四角，上有龕，形如馬耳，

內亦有佛菩薩像，大如棗核，捧持瞻視之頃，自塔中一囊落，開見有一經，

其端紙注云：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錢弘俶揩本寶篋印經
3 3 3 3

八萬四千卷之內，安

寶塔之中，供養廻向已畢，顯德三年丙辰歲記
3 3 3 3 3 3 3 3

也。文字小細，老眼難見，即

雇一僧，令寫大字，一往視之，文字落誤，不足耽讀。然而粗見經趣，肝動

膽奮，淚零涕迸，隨喜感悅，問弘俶意，於是刺史答曰：由无願文，其意難

知，但當州沙門日延
3 3

，天慶年中入唐，天曆之抄歸來，即稱唐物，付囑是塔之

次，談云：大唐顯德以往，天下大飢，黃巾結黨，抄劫邊州，煙塵漲天，殆及

封畿，弘俶為大將，領天下兵，征伐凶黨及九年比，與賊合戰二十四度，斬

首五萬餘級。顯德元年春，人彌飢荐，烏合蟻結，蝥食華鄙，弘俶麾其師旅，

應響攻擊，賊飢不戰，立以大敗，乘勝追北，至汶水邊，洪水頓漲，激浪鼓

怒，津處無船，賊徒知其叵脫，各投深水，暴虎馮河之輩追捕溺殺，其數不知

幾億万，汶水為之不流，自爾以降，天下清肅，弘俶復命之日，主上大喜，

作九錫命，封王吳與越，弘俶不幾坐殺若干人罪
3 3 3 3 3 3 3 3 3 3

，得重病送數月
3 3 3 3 3 3

，常狂語云： 

刀劍刺胷，猛火纏身，展轉反側，舉手謝罪。爰有一僧告云
3 3 3 3 3 3

：汝願造塔
3 3 3 3

、書寶篋印 
3 3 3 33

經安其中
3 3 3 3

，供養香花
3 3 3 3

。弘俶咽中發件願兩三度合掌礼謝，即得本心，隨喜歎云：願 

力無極。重病忽差
3 3 3 3

，于時弘俶思阿育王昔事，鑄八萬四千塔，揩此經，每塔入之，

是其一本也云云。妙哉！大國之僧有此優識，惜哉！小藝之客，無其精勤，爰我價

募身命訪求正本，京中郊外蹠屣遍問，適於江郡禪寂寺得件經，其本亦多誤。然兩

本相合，互撿得失，終獲其真。然後日分轉經，終日無倦，夜至誦咒，每夜不眠，

漸經三箇月，于時空中有聲，告曰：汝於此經慇重渴仰，但此經有兩譯
3 3 3 3 3

，師所持

者，先譯多除梵本，其後譯者為之具足也，其本在伊豆國禪院，天下無二本，我常

與二十八部大藥叉大將等，守護彼經，我獨感汝精誠，常廻汝邊，且告此事。于時

小僧就國司，便誂觸可書贈彼經之狀，遂以康保二年四月十三日送件經，披閱其

卷，功能絕妙，耽弄其文，深理染肝，十二分教為礫，是經其中如意珠，八萬法藏

為沙，是經其中紫磨金，一句之味如醍醐，百病万惱，一般消滅，一字之光越日月

鐵圍沙界俱時照明，非唯忽滅重罪，速證佛果，何得見是經典，聞斯妙理哉。

193  本記內容的資料出處為傳皇圓編，《扶桑略記》，卷二十六，頁 239-240；藪田嘉一郎，《宝篋印
塔の起原》，頁 5-7；高楠順次、望月信亨等編纂，《大日本仏教全書》，第 117冊，頁 43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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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保二年（965）乙丑七月二十六日甲午釋道喜記

八萬四千基銘　　　　　　　　　　　　　

　吳越國王　　　　　　　　　　　　　　

　錢弘俶敬造　　　　　　　　　　　　　

　八萬四千寶　　　　　　　　　　　　　

　塔乙卯歲記　　　　　　　　　　　　　

栖霞寺塔銘

　天下大元帥吳越

　國王錢俶伏　為

　先妣造七寶

　塔永充供養

　大唐顯德元甲
寅當日本天曆八年甲

寅

　　日延天慶中入唐。天曆來持此塔歸來。道喜應和元年春得此塔

  天慶九　天曆十　天德四　應和三年　康保四

　 八年春合戰勝。九年造塔。十年摺經。二年四月十三日得此經。七月廿六日出此

本。

至于永曆元年（1160）經二百五歲。顯德六年者。大周世、、、太宗次上也。

日延上人，天慶年中入唐，天曆之抄歸來，以此塔付屬肥前國司。其經就略本，略

本多誤。於江郡禪寂寺得正本，檢得失，讀持其經，而三ケ月得此經。其本於伊豆

國禪院以廣本記其由流布云云

正五位下藤原朝臣經臣天曆二年
元丹波守　　　

從五位下平朝臣平同五年月任
元宮內大輔從五位上治比真實相同十五年任

元大年月卒從五位下源

朝臣相規天德五年月任
元民部亟　 從五位上平朝臣佐忠康保三年月任

元 長 門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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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nation of Ashoka Pagodas  
by King Qian Hongchu of the Wuyue

Wang Chung-cheng
Department of Registration and Conservatio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legend and belief behind the donation of pagodas by the Mauryan king Ashoka 
in India inspired King Qian Hongchu of the Wuyue in China to order two projects 
for the casting of “84,000 pagodas,” one in 955 and the other in 965. In the Buddhist 
kingdom of Wuyue, the legend of 84,000 stupas from India had strong mythical 
overtones, leading to the spread of a cult surrounding the Ashokan pagoda in China. 
The Ashoka Pagoda at Maoxian was one of nineteen Ashokan pagodas that appeared in 
China. Qian Hongchu’s donation of pagodas not only followed the Indian king Ashoka 
of the Mauryan dynasty in spreading relics of the Buddha throughout the land, it even 
led to the imitation of the Ashoka Pagoda at Maoxian. The spirituality and legend 
associated with the pagoda make it peerless in terms of importance and reverence, 
its significance already clearly manifested in documentary evidence starting from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h century. Both Buddhist clergy and laymen made prostrations 
there, and even royal families were no exception, the degree of their fervent devotion 
readily seen in historical sources.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explain a segment of tenth-
century China to express the belief surrounding Ashoka pagodas, which not only had 
spread throughout Wuyue but also to Japan and even continues down to the present day. 
First in the study is an investigation into surviving pagodas donated by Qian Hongchu 
to serve as a foundation, including a search for possible origins so as to understand how 
they actually have solid and substant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underpinnings. Although 
the prototype of the pagodas might trace back to lands west of China, both typologically 
and iconographically, many forerunners also appeared in China as well. What follows 
in the study is an exploration of the motivational factors behind the pagodas, including 
such elements as local convenience, clan traditions in Buddhist beliefs, and expressions 
of filial piety, all of which perhaps served as causes for the king’s vow and order to 
donate pagodas. In addition, the printing of sutras to be stored inside also increases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these pagodas.

Keywords: �Five Dynasties, Kingdom of Wuyue, Qian Hongchu, Maoxian, Ashoka 
pagoda, Liu Sahe, gilt pagoda, treasure chest seal pag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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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銀鎏金錢弘俶塔　吳越國　五代　浙江杭州雷峰塔地宮出土　 
浙江省博物館藏　引自《雷峰塔遺址》　圖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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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尸毗王割肉貿鴿變（塔身局部）　引自《雷峰塔遺址》　圖199

圖1-3　 薩埵太子捨身飼虎變（塔身局部）　引自《雷峰塔遺址》　圖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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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快目王捨眼變（塔身局部）　引自《雷峰塔遺址》　圖197

圖1-5　 月光王捐首變（塔身局部）　引自《雷峰塔遺址》　圖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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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銅鎏金錢弘俶塔　吳越國　乙卯年（955）　 
1955年浙江崇德崇福寺塔出土　浙江省博物館藏　 
引自《地涌天寶》　頁67



圖4　 鄮縣阿育王塔　寧波阿育王寺藏　 
引自《中國古塔精萃》　頁104

圖3-1　 鐵鎏金錢弘俶塔　 
吳越國　乙丑年（965）　 
1987年浙江黃岩靈石寺塔天宮出土　
台州市黃岩區博物館藏　 
引自《天覆地載》　頁110

圖3-2　 鐵鎏金錢弘俶塔底板銘文　 
吳越國　乙丑年（965）　 
1987年浙江黃岩靈石寺塔天宮出土　
台州市黃岩區博物館藏　 
引自《天覆地載》　頁111

圖5 　 銅鎏金錢弘俶塔內之鑄銘　吳越國　 
乙卯年（955）　2002年浙江海寧智標塔地宮出土 
海寧市博物館藏　引自《海寧智標塔》　圖版48



圖6　 天度造九層石塔　北魏天安元年（466）
山西朔縣崇福寺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引自《歷代佛雕藝術之美》　圖版04

圖7 　 佛塔　北魏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一一窟南壁第4層東側　 
引自《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二）》　圖版94

圖8　 金剛寶座塔　北周　 
甘肅敦煌莫高窟第四二八窟西壁南起第二舖 
引自《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四二八窟（北周）》 
頁117

圖9　 道憑法師雙石塔　左：西塔　右：東塔　 
北齊河清二年（563）河南安陽寶山靈泉寺西側山崗　 
引自《安陽文物精華》　頁54



圖10 　 聖道寺比丘尼智海法師灰身塔　 
唐貞觀廿二年（648）　 
河南安陽寶山靈泉寺嵐峰山第三九號塔 
引自《寶山靈泉寺》　圖版101

圖11　 釋迦如來舍利寶帳　唐開元二十九年（741）
之前　1985年陝西臨潼慶山寺遺址出土　 
臨潼縣博物館藏　 
引自《天可汗的世界》　頁174

圖12　 建築之線繪圖　隋代至初唐　 
石棺床右側第一合屏風之局部浮雕 
1982年天水市石馬坪文山頂出土　 
引自〈我國早期單層佛塔建築中的
粟特因素〉　圖5之2

圖13　 閣樓禮拜圖　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　 
山東濟寧市嘉祥縣武梁祠後壁第三、四層中間之畫像石　 
引自《漢代的建築式樣與裝飾》　頁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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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1　 南響堂石窟第七窟外景　北齊　河北磁縣 
引自《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13．鞏縣天
龍山響堂山安陽石窟雕刻》　圖版156

圖14-2　 窟口門楣上的金翅鳥和寶塔　北齊　 
河北磁縣南響堂石窟第七窟外景局部　 
引自《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13．鞏縣 
天龍山響堂山安陽石窟雕刻》　圖版157

圖15　 薩埵太子捨身飼虎變　北周　甘肅敦煌莫高窟第四二八窟東壁南側　 
引自《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四二八窟（北周）》　頁148-149



圖17　 寶篋印經局部　乙丑年（965）　1971年浙江紹興市區物資公司工地出土　浙江省博物館藏　 
引自《浙江省博物館典藏大系�東土佛光》　頁133-134

圖16 　 快目王本生變　西元四世紀中至五世紀末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拜城克孜爾石窟第一一四窟 
主室券頂西側壁　 
引自《中國壁畫全集8：克孜爾1》　圖版138

圖18　 顧彥超造阿育王塔　乙卯年（955）
1978年江蘇蘇州瑞光寺塔第三層塔心
出土　蘇州博物館藏　 
引自《蘇州博物館藏虎丘云岩寺塔、
瑞光寺塔文物》　頁189


